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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新式產婆與基督教的關係 

黃子寧 

摘 要 

本文探討日治時期興起的「新式產婆」行業，和臺灣基督長老教會之間的淵

源與關聯，以及女信徒成為新式產婆後，對教會、家庭和自身產生之影響，指出信

仰與特定職業的關係。晚清到日治初期，女信徒透過外國女醫、女宣教師和教會

醫館，提早接觸到西醫式的助產術，成為接受新式助產術的第一批人。1906 年，

當總督府設立助產婦講習所，培養臺籍助產婦時，教會鼓勵女性信徒進入講習所

接受訓練，因此早期許多臺籍助產婦出身信徒家庭，她們不僅是最早的本地助產

婦，還透過助產婦例會分享接生經驗，幫忙醫界累積對臺灣婦女妊娠和生育情形

的認識。1923 年後，社會日漸接受新式助產，新式產婆的專業和高收入，既有利

於女性信徒的個人獨立，也有助於改善教會傳道者的家庭經濟，文中舉出李招治

和李秀賢兩位新式產婆作為例證。信徒之間常見產婆職業母女代間相傳，或「醫

師與產婆」、「傳道者與產婆」婚配模式的現象，顯示新式產婆已成為女信徒主要

的職業選項之一。不過，自 1930 年代起，南部教會對於牧師娘是否能擔任新式產

婆，出現異議，從積極鼓勵女信徒「助產宣教」，逐漸變成擔憂女信徒的職業會妨

礙宣教。具備牧師娘身分的女信徒，從日治時期起，即必須要在傳教工作和個人

職涯間做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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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治時期的臺灣，「新式產婆」出現，所謂的「新式」，是指在殖民政府推行

的醫療衛生政策下，通過西方醫學的制度性培養訓練，領有官方執照的助產人士，

相較於民間一般未受醫學訓練，憑藉個人生育經驗，俗稱先生媽或穩婆的「舊式

產婆」，兩者雖皆協助婦女生產，但在學理知識和技術手法上的專業度，截然不

同。新式產婆的起源發展、社會地位、職業內容和個人職涯等層面，近三十年來

陸續在醫療史、女性史和社會學等領域，累積了豐富的口述歷史和成熟的研究論

述，新式產婆的「職業婦女」形象躍然紙上。然而，在稽徵過被多次引用，與「助

產婦」或「產婆」相關的史料後，筆者發現新式產婆與長老教會之間，頗具歷史

淵源和人際連結，而這一點尚未被仔細探究。長老教會曾經鼓勵女性信徒成為新

式產婆，初期的臺籍助產婦多為信徒，日治後期長老教會也在教會醫院建立養成

新式產婆的專門機構。以傳教策略來說，新式助產曾被看作有助宣教，對女性信

徒而言，新式產婆一職則讓她們得以突破時代限制，運用專業獨立謀生，成為家

庭經濟支柱。因此，無論是研究長老教會的發展歷程，或是女性信徒的工作職業，

關於新式產婆，都有再從宗教面向分析探究的可能與意義。 

此外，目前臺灣史研究中，日記類材料的出土、解讀與應用正盛，當中《黃

旺成先生日記》，記主黃旺成詳細記錄了一位新竹的基督教新式產婆「李招治」，

88 臺灣史研究‧第 30 卷第 1 期 

 

一、前言 

二、研究回顧 

三、新式助產在臺的起源：教會系統 

四、1906-1923 年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時期 

五、1923-1945 年新式產婆規模擴大期 

六、結論 
＿＿＿＿＿＿＿＿＿＿＿＿＿＿＿＿＿＿＿＿＿＿＿＿＿＿＿＿＿＿＿＿＿＿＿＿ 

 

 

一、前言 

日治時期的臺灣，「新式產婆」出現，所謂的「新式」，是指在殖民政府推行

的醫療衛生政策下，通過西方醫學的制度性培養訓練，領有官方執照的助產人士，

相較於民間一般未受醫學訓練，憑藉個人生育經驗，俗稱先生媽或穩婆的「舊式

產婆」，兩者雖皆協助婦女生產，但在學理知識和技術手法上的專業度，截然不

同。新式產婆的起源發展、社會地位、職業內容和個人職涯等層面，近三十年來

陸續在醫療史、女性史和社會學等領域，累積了豐富的口述歷史和成熟的研究論

述，新式產婆的「職業婦女」形象躍然紙上。然而，在稽徵過被多次引用，與「助

產婦」或「產婆」相關的史料後，筆者發現新式產婆與長老教會之間，頗具歷史

淵源和人際連結，而這一點尚未被仔細探究。長老教會曾經鼓勵女性信徒成為新

式產婆，初期的臺籍助產婦多為信徒，日治後期長老教會也在教會醫院建立養成

新式產婆的專門機構。以傳教策略來說，新式助產曾被看作有助宣教，對女性信

徒而言，新式產婆一職則讓她們得以突破時代限制，運用專業獨立謀生，成為家

庭經濟支柱。因此，無論是研究長老教會的發展歷程，或是女性信徒的工作職業，

關於新式產婆，都有再從宗教面向分析探究的可能與意義。 

此外，目前臺灣史研究中，日記類材料的出土、解讀與應用正盛，當中《黃

旺成先生日記》，記主黃旺成詳細記錄了一位新竹的基督教新式產婆「李招治」，

88 臺灣史研究‧第 30 卷第 1 期 

 

一、前言 

二、研究回顧 

三、新式助產在臺的起源：教會系統 

四、1906-1923 年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時期 

五、1923-1945 年新式產婆規模擴大期 

六、結論 
＿＿＿＿＿＿＿＿＿＿＿＿＿＿＿＿＿＿＿＿＿＿＿＿＿＿＿＿＿＿＿＿＿＿＿＿ 

 

 

一、前言 

日治時期的臺灣，「新式產婆」出現，所謂的「新式」，是指在殖民政府推行

的醫療衛生政策下，通過西方醫學的制度性培養訓練，領有官方執照的助產人士，

相較於民間一般未受醫學訓練，憑藉個人生育經驗，俗稱先生媽或穩婆的「舊式

產婆」，兩者雖皆協助婦女生產，但在學理知識和技術手法上的專業度，截然不

同。新式產婆的起源發展、社會地位、職業內容和個人職涯等層面，近三十年來

陸續在醫療史、女性史和社會學等領域，累積了豐富的口述歷史和成熟的研究論

述，新式產婆的「職業婦女」形象躍然紙上。然而，在稽徵過被多次引用，與「助

產婦」或「產婆」相關的史料後，筆者發現新式產婆與長老教會之間，頗具歷史

淵源和人際連結，而這一點尚未被仔細探究。長老教會曾經鼓勵女性信徒成為新

式產婆，初期的臺籍助產婦多為信徒，日治後期長老教會也在教會醫院建立養成

新式產婆的專門機構。以傳教策略來說，新式助產曾被看作有助宣教，對女性信

徒而言，新式產婆一職則讓她們得以突破時代限制，運用專業獨立謀生，成為家

庭經濟支柱。因此，無論是研究長老教會的發展歷程，或是女性信徒的工作職業，

關於新式產婆，都有再從宗教面向分析探究的可能與意義。 

此外，目前臺灣史研究中，日記類材料的出土、解讀與應用正盛，當中《黃

旺成先生日記》，記主黃旺成詳細記錄了一位新竹的基督教新式產婆「李招治」，



日治時期新式產婆與基督教的關係 89 

 

在日治後期執業生活的諸多細節，正好可以做為個案補充。所以，本文欲以戰前

從事新式產婆一職的長老教會女性信徒為研究主體，釐清教會在臺推行女性信徒

成為新式產婆的源流、理念、過程，考證相關信徒的發展，再從日記、回憶錄等

記載，研究產婆個人的家庭背景、工作狀況和經濟能力，探討戰前新式產婆與長

老教會的關聯，分析新式產婆成為女性信徒特定職業之一的演變過程，以及此現

象對教會宣教的影響。 

二、研究回顧 

關於新式產婆的研究，成果豐碩。臺灣新式產婆制度的起源與發展，歷史學

的研究，源自 1993 年游鑑明全面性地探討新式產婆在日治時期職業化的過程、

產婆訓練的緣起，與傳統助產術的不同處，以及新式產婆的地位等。1 2002 年洪

有錫、陳麗新通盤處理日治時期臺灣婦女的生產狀況，舉出各地區的接生人力與

接生比率等數據資料。2 2010 年以後，對於新式產婆的研究主題，變得更加關注

「個別對象」，利用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或口述訪談，建構新式產婆的職業經驗與

生命歷程，例如鍾淑姬以新竹的新式產婆彭錫妹為對象，運用其留下的 7 冊妊產

婦名簿，觀察新式產婆的工作輪廓，並探討戰後助產所的興衰演變。3 鍾孟津則

從新式產婆陳何的助產筆記，探究產婆執業的實際操作。4  徐美琪研究新式產婆

黃陳梅麗的生平背景和工作內容，使用助產簿等工作用的文件紀錄，整理早年新

竹地區的產婦紀錄和生產狀態。5 施淑鈴則從 3 位新式產婆郭陳鸞、蔡黃寬、陳

玉霞的口述歷史，分析其婚配情形與在社會活動中的角色。6 史料部分，中央研

 
1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產婆〉，《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臺北）1（1993 年 6 月），頁 49-89。 
2 洪有錫、陳麗新，《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 
3 鍾淑姬，《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臺灣（新竹）助產士的歷史研究（1920-1970）》（新北：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4 鍾孟津，〈日治時期臺灣的助產知識與實作：以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為中心〉（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

系碩士論文，2016）。 
5 徐美琪，〈婦心與婦信：助產士『黃陳梅麗』生命史研究〉（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

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6）。 
6 施淑鈴，〈日治時期臺灣產婆的婚姻與社會參與：以郭陳鸞、蔡黃寬、陳玉霞為中心〉（臺中：逢甲大

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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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的《陳何助產學筆記》，翻譯並解讀簡吉之妻陳何接受助

產婦講習時留下的上課筆記，揭示 1930 年代醫院的助產講習所提供的教學內容，

讓研究者能掌握新式產婆的學習情況。7 另外，社會學者也從醫療、女性、身體的

角度，分析助產士／新式產婆的地位變遷和政府規訓人民身體的過程。8  

對於長老教會女性信徒的既有研究，歷史學方面，集中在教會設立的女子學

校教育，其他研究，則多以協助宣教的當職者，像是女傳道、女牧師與牧師娘等

為對象，進行關於性別分工與角色認同的研究，尚未有以探討新式產婆和女信徒

關係為主題之研究。女子教育方面，比如郭書蓁探討北部長老教會女性信徒群體，

從晚清到日治前期的角色變遷，在教會服事中發揮的作用。9 陳亭靜則以晚清到

日治初期接受過教會女學教育者為對象，分析教會教育對女性的影響。10 性別研

究方面，像是慈秀君研究女傳教師在地方牧會工作的空間與制約。11 盧悅文觀察

牧師娘在家庭領域、教會公領域和自我三方面的角色，以及其對自身身分認同的

形塑、要求和抵抗。12 

三、新式助產在臺的起源：教會系統 

長老教會與新式產婆的關聯，可溯自晚清，晚清臺灣人接觸到基督宗教的同

時，也接觸到近代的西式醫療。南部教會的女宣教師和女醫，同為女性，都留意

到了以助產來宣教的可能性。女宣教師朱約安（Joan Stuart）、文安（Annie E. Bulter）

1885 年來臺，首先負責臺南長老教女學的事工，開啟臺灣近代女子教育的序章，

 
7 劉士永主編、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解讀班校注，《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中文解讀版）》（臺北：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2016）。 
8 吳嘉苓，〈醫療專業、性別與國家：臺灣助產士興衰的社會學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臺北）4（2000

年 7 月），頁 191-268；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臺灣》（臺北：群學出版有限

公司，2005）。 
9 郭書蓁，〈兩個時代的北部長老教會女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5）。 
10 陳亭靜，〈基督徒家族中的女性：英國基督長老教會女學教育的成立與影響（1879-1922）〉（臺北：國

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11 慈秀君，〈性別與牧會處境：以長老教會女傳教師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9）。 
12 盧悅文，〈叫一聲「娘」字怎勘？：長老教會牧師娘的身份認同〉（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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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校佈道的日子裡，她們注意到許多臺灣的婦女常常在生產時陷入困境： 

生產是婦人死活的十字路口。因為生產來失去生命的，實在說不盡……當

時咱臺灣還未做日本的領土，那時的醫學不用多講，如果說到生產的事，

實在非常可憐啦。總是在那時候，上帝有刺激朱約安姑娘的心，讓她注意

到這一點，這是她大的發見，也是她拼命大的貢獻。原來她是女宣教師，

專門在傳上帝國的福音，她跟助產的事全無關係。不過她看主耶穌的模樣，

祂的工不限定只要拯救靈魂而已，實在連肉體也要救。13 

所以原為宣教師的朱約安和文安決定學習助產，教士會不贊成，但她們心意已決，

遂到旗後打狗醫館，以產科校外生的身分，向醫師梅威令（Dr. W. W. Myers）學

習產科學，接受資格考試，領到證書。14 梅威令在 1884 年成立慕德醫學校（Medical 

School of 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培養本地西醫。辦學的主要困難之

一，即是在產科學的教授過程中，因臺灣傳統的男女之別，醫學生很難得到臨床

經驗，所以梅威令一直設法說服傳統產婆接生時接受其醫療指導，以及讓他的學

生見習，15 朱約安和文安兩位校外生，應該也曾列在見習的隊伍中。學成之後，

正逢 1891 年返英國休假，她們遂進入當地的醫院實習。回臺後，開始為難產的

窮苦婦人接生，「將她的心神和身軀來獻給臺灣的婦人」，16 不僅不收費，還製作

嬰兒服贈送。運用助產術接觸到臺灣婦女，再趁機會傳道理，例如安平人黃蕭連

的媳婦難產，聽鄰居建議來新樓醫館找朱約安助產，平安生產，之後朱約安等時

常去安平探訪、講福音，1898 年遂在黃蕭連家開設佈道所。17 1910 年朱約安和

文安轉至彰化傳道，直至 1917 年因身體衰弱歸國為止，在彰化的期間她們仍進

行助產，教會稱其為「初代的產婆」。18  

 
13 王守勇，〈婦人的福音〉，《臺灣教會公報》555（1931 年 6 月），頁 8。〔按：本文所引用之教會報紙文

字，皆筆者譯自白話羅馬字〕。 
14 顏振聲，〈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師〉，《臺灣教會公報》671（1941 年 2 月），頁 3-4。 
15 呂佩穎、賴淑芳，〈十九世紀福爾摩沙醫學教育溯源：打狗慕德醫院及其附設醫學校〉，《科技醫療與

社會》（高雄）26（2018 年 4 月），頁 85。 
16 王守勇，〈婦人的福音〉，頁 8。 
17 潘稀祺，〈臺灣初代「產婆」宣教師：朱約安姑娘〉，《路加雜誌》356（2018 年 10 月），「中華基督教路

加傳道會」，下載日期：2023 年 1 月 1 日，網址：http://www.ccmm.org.tw/page/article/show.aspx?num=687。 
18 顏振聲，〈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師〉，《臺灣教會公報》671（1941 年 2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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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長老教會的女醫宋伊莉莎白（Elizabeth Christie Ferguson），1892 年與丈

夫宣教師宋忠堅（Duncan Ferguson）來臺佈道，以府城為根據地，學習臺語之後

開始進行醫療宣教，免費施醫發藥，四處為人接生。19 1901 年 1 月染病過世「因

為城內外的百姓許多人認識她，所以有人議論要遊街讓眾人知道，像是跟人告別

的形式……從街路經過，棚邊的人都知道是甚麼事情，實在很煩惱，因為不能再

得到先生娘的好對待。」20 她仁心仁術，不分教會內外，救人無數，故送葬當天，

送葬隊伍多達千人，先在城內大街遊行，供民眾悼念，隊伍的尾端是近百臺載著

婦女和女孩的轎椅隊，21 可以想見宋伊莉莎白與臺灣本地女性的良好互動。 

她對病人的「好對待」，其實並未隨著過世完全消失，因為她曾經傳授女信徒

醫術。傳道黃能傑的妻子楊儼（1857-1904），1893 年生子時難產，幸由宋伊莉莎

白助產度過難關，故為女兒取名黃依利沙白（又名黃依利）。22  楊儼後來成為宋

伊莉莎白的徒弟，近身學習「產婆法」和「囡仔症」： 

又傳道娘（楊儼），之前死過那麼多孩子也就「齒痛才知齒痛人」、「久長病

成醫生」，而之前的宋牧師娘是女醫，有教她產婆法和囡仔症。傳道娘也兼

作先生媽；因為這樣主日去禮拜的姊妹，有細子生病啼哭時，她抱過手馬

上乖乖。23 

「產婆法」和「囡仔症」是指西醫的助產術和小兒病症治療法，所以雖然廖得仍

稱呼傳道娘楊儼為「先生媽」，但楊儼實際上是習得一套外來的、西方醫學的新式

助產術。她將助產術用在派駐的教會，為信徒接生、治兒，後來又將助產術傳給

楠仔坑教會的女執事清苑嬸。24  

 
19 「總是這種去替人拾囡仔（接生）的事情，更加顯出她的疼愛，就是無論三更半夜，或是任何時候人

家一來叫就走；因為這樣導致常常沒睡，常常忘記吃飯。」劉俊臣、林燕臣等，〈宋牧師娘的小傳〉，

《臺灣府城教會報》192（1901 年 3 月），頁 20。 
20 無寫名，〈宋牧師娘〉，《臺灣府城教會報》191（1901 年 2 月），頁 2。 
21 “Mr. Ferguson: Tainanfu,” The Monthly Messenger 661 (Apr. 1901), p. 103. 
22 賴永祥，〈史話 460 黃依利嫁給洪朝抽〉，收於賴永祥，《教會史話 第五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

料庫」，下載日期：2022 年 6 月 28 日，網址：www.laijohn.com/book5/460.htm。﹝按：以下省略下載

日期和網址﹞。 
23 廖得，〈臺灣聖神：牧師的內助〉，《臺灣教會報》806（1956 年 6 月），頁 26。 
24 廖得，〈臺灣聖神：牧師的內助〉，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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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楊儼和清苑嬸的例子可知，女信徒能夠跟隨教會的女醫，學習西式助產技

術，另外，也有從教會醫館習得者，比如大社教會的執事潘六下（1860-1932）。

根據口述訪談，潘六下曾在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主持的彰化醫館工作，

學到護理和助產術，接生技術很好，是神岡一帶出名的產婆，25 接生工作五十多

年，過世後教會為其立小傳： 

論這個老姊妹，許多人認識她。她是做產婆，很會為人助產，很親切，不

分貧富，叫就走。金錢也不會太重視，做五十多年的產婆，是很出名，好

交陪，也好款待人。會內、會外的人很稱讚她。26 

潘六下是教會體系培育的新式產婆，她的兩個女兒也是產婆，大女兒潘文里僅跟

著母親學習，日治時期沒有正式執照，但生意也不錯。27 小女兒潘文金則就讀臺

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是第 4 回的畢業生（參閱表一）。 

教會帶進來的西方產科學，是臺灣婦女初次與新式助產術相遇，接觸到新式

助產的產婦，是否原本就是信徒，或因為接受助產而來信教，無法確知，難以判

斷教會體系的助產醫療，對於一般民眾和擴展傳教事業有多少影響。能確定的是，

教會信徒比起教外民眾，更早、也有更多機會接觸西式醫療，女信徒和她們的家

庭對於新式助產術有更多認識，甚至學習，對於「新式產婆」的實際內容和具體

效果，更具概念，進而增加日後信徒進入總督府助產教育體系的意願。 

四、1906-1923 年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時期 

（一）第 1-4 回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成員 

晚清臺灣的教會醫學教育體系中，女醫師和產婆都不在正式培養的目標範圍

內，基本上是私人的師徒關係，或是醫館的訓練助手模式。可見教會引入新式助產，

 
25 宋錦秀，〈潘林月英女士口述訪談彙編〉，收於宋錦秀編著，《日治臺中婦女的生活》（豐原：臺中縣立

文化中心，2000），頁 156。 
26 謝清宜，〈小傳 潘氏六下〉，《臺灣教會公報》578（1933 年 5 月），頁 19。 
27 宋錦秀，〈潘林月英女士口述訪談彙編〉，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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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別女醫或女宣教師的決定和行為，不如一般的醫療傳道受到教會重視，也不被

當作主要的傳教方式。女信徒要接受正規學校教育，訓練成為合格、正式的新式產

婆，仍須等到日本統治十年之後才有機會，是國家力量「制度運作下的結果」。28 日

本治臺後，現代醫衛的體制和教育隨之引進，1902 年臺灣總督府依敕令第 342 號

頒布〈產婆取締規則〉，規定新式產婆須為年滿 20 歲的女子，通過助產訓練或產婆

試驗且取得執照之後才得申請開業。臺北醫院為此訂定〈產婆養成規程〉，以院內

護士為培訓對象，志願者施行兩年產婆學進修教育。不過這兩條規定都僅限日籍女

性，也就是日本內地女性參與。29 

臺籍產婆的養成訓練則自 1906 年起，當時臺北醫院的產婦人科主任川添正道

認為應盡速培養臺籍產婆，著手在臺北醫院設立助產婦養成所，「臺灣原有穩婆，

即內地所謂產婆是也，其術極拙，且絕少衛生思想……（臺北）醫院以養成臺灣人

產婆，為當務之急……不久當依速成方法，教養本島產婆也。」30 委由總督府醫學

校第 4 屆的畢業生黃登雲負責教育。黃登雲出身屏東，是長老教會的信徒，「懿哉

江夏郎，阿緱之望族，世傳奉耶穌，上帝素膺服。」31 他請艋舺教會的牧師陳清義

幫忙募集招生，第 1 回講習生從 7 月 23 日開始授業，隔年（1907）8 月 18 日舉行

畢業考試，9 月 12 日下午 2 點在臺北醫院舉行助產婦第一回卒業證書授與式，「本

島自有官許助產婦者，以此為嚆矢也。」32 臺灣總督府在 1907 年 7 月 4 日才頒布

〈助產婦講習生規程〉，正式授予臺北醫院設立助產婦講習所，以公費招募臺籍女

性，設置培養臺籍產婆的速成科，修業年限為 1 年。33 

初期參加助產婦講習所的課程，並成為最早的臺籍新式產婆之成員背景，頗具

分析討論價值。目前筆者所能蒐集到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卒業生的完整名單，僅

有第 1 回至第 4 回，列成表一： 

 
28 劉士永，〈近代臺灣助產制度與《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的研究價值〉，收於劉士永主編、陳何女士助

產學筆記解讀班校注，《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中文解讀版）》，頁 8。 
29 劉士永，〈近代臺灣助產制度與《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的研究價值〉，頁 8-9。 
30 〈本島人之產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7 月 10 日，第 2 版。 
31 王采甫，〈贈醫士登雲黃先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2 月 12 日，第 4 版。 
32 〈助產婦卒業證書授與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9 月 12 日，第 2 版。 
33 劉士永，〈近代臺灣助產制度與《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的研究價值〉，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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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第 1–4 回成員名單34 

回數 成員 

第 1 回 

（艋舺）偕氏瑪連∕（大稻埕）李氏招治 
（艋舺）李氏蛋∕（枋寮）陳氏阿桃 
（大稻埕）李氏阿金∕35 （新竹）莊氏阿淡 
（基隆）莊氏琴∕（大稻埕）李氏金英∕（水返腳）劉氏碧 
（艋舺）楊氏順∕（艋舺）謝氏脴36 

第 2 回 

（新竹）詹氏金枝∕（新竹）曾氏烏妹∕（臺南）葉氏招 
（艋舺）林氏儉∕（臺南）張氏菜韮∕（艋舺）陳氏姑 
（士林）陳氏媚∕（三角湧）林氏阿金 
（不詳）蘇氏玉葉∕（斗六）廖氏鴛鴦∕（斗六）廖氏百年37 

第 3 回 

（深坑廳）高周氏圓 
（桃園廳）蕭氏阿愛、黃氏屘、陳氏淑女、劉氏玉愛 
（新竹廳）陳氏次妹、潘氏妹 （臺中廳）吳氏絨 
（彰化廳）賴氏崑、莊氏阿四、蕭氏紡、李氏銀、蘇氏金葉 
（斗六總）黃氏密 （嘉義廳）黃氏文、陳氏良 
（臺南廳）許氏蘭、劉氏恩 （鳳山廳）吳氏清葭 
（阿猴廳）林氏文氣 （恆春廳）王氏日治38 

第 4 回 

許氏阿美∕周氏慈好∕簡氏緞 
游氏雲妹∕程氏裕∕胡氏珍珠 
林氏阿罕∕江氏阿選∕許氏招治 
蔡氏阿妹∕潘氏珠金∕陶氏快 
邱氏春鐘∕潘氏文金∕利氏九妹 
潘氏金妹∕黃氏賽金∕許氏阿寶39 

 
34 表格中，確定是信徒的成員以粗體字表示，出身地則表示於括號內。 
35 李阿金，目前無法確定她是否為基督教徒，但其事蹟在報紙上登載不少，經歷不凡，頗值一書，暫列

於此，期待日後或有機會釐清其人其事。李阿金，大稻埕人，至少讀過 3 年以上的漢文，善詩，《漢

文日日新報》登載了數篇她的作品。1906 年入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1907 年畢業後留在該院，擔

任助產婦和看護婦數年，性溫和，對入院患者親切款待，1911 年 6 月隨川添正道赴日，入東京病院

練習，自云「為愛研求慈善術，掛帆遙指海東雲。」從她有深厚的漢文造詣、在臺北醫院工作、赴日

留學進修等經歷來看，實為臺灣最早期的新女性。以上資料，得自〈蟬琴蛙鼓〉，《漢文臺灣日日新

報》，1911 年 6 月 9 日，第 3 版；薌殂，〈送李阿金氏往東京井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6 月 19 日，第 1 版；李阿金，〈秋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0 月 21 日，第 3 版；李氏阿

金，〈留別院內諸同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6 月 12 日，第 1 版。 
36 〈助產婦試驗修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31 日，第 3 版。 
37 〈試驗及第〉，《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4 日，第 4 版。 
38 〈講習續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21 日，第 5 版。報紙登載的是第 3 回助產婦講習

生的入學合格者，非卒業生，與其它三回名單不同，為供參考，暫且引之。但本文中所提到的第 3 回

助產婦講習生中的幾位信徒，均完成學業，日後亦從事產婆之職。 
39 〈醫院之證書授與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10 日，第 3 版。第 4 回助產婦講習生的

名單報紙上未列出其出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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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猴廳）林氏文氣 （恆春廳）王氏日治38 

第 4 回 

許氏阿美∕周氏慈好∕簡氏緞 
游氏雲妹∕程氏裕∕胡氏珍珠 
林氏阿罕∕江氏阿選∕許氏招治 
蔡氏阿妹∕潘氏珠金∕陶氏快 
邱氏春鐘∕潘氏文金∕利氏九妹 
潘氏金妹∕黃氏賽金∕許氏阿寶39 

 
34 表格中，確定是信徒的成員以粗體字表示，出身地則表示於括號內。 
35 李阿金，目前無法確定她是否為基督教徒，但其事蹟在報紙上登載不少，經歷不凡，頗值一書，暫列

於此，期待日後或有機會釐清其人其事。李阿金，大稻埕人，至少讀過 3 年以上的漢文，善詩，《漢

文日日新報》登載了數篇她的作品。1906 年入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1907 年畢業後留在該院，擔

任助產婦和看護婦數年，性溫和，對入院患者親切款待，1911 年 6 月隨川添正道赴日，入東京病院

練習，自云「為愛研求慈善術，掛帆遙指海東雲。」從她有深厚的漢文造詣、在臺北醫院工作、赴日

留學進修等經歷來看，實為臺灣最早期的新女性。以上資料，得自〈蟬琴蛙鼓〉，《漢文臺灣日日新

報》，1911 年 6 月 9 日，第 3 版；薌殂，〈送李阿金氏往東京井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6 月 19 日，第 1 版；李阿金，〈秋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0 月 21 日，第 3 版；李氏阿

金，〈留別院內諸同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6 月 12 日，第 1 版。 
36 〈助產婦試驗修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31 日，第 3 版。 
37 〈試驗及第〉，《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4 日，第 4 版。 
38 〈講習續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21 日，第 5 版。報紙登載的是第 3 回助產婦講習

生的入學合格者，非卒業生，與其它三回名單不同，為供參考，暫且引之。但本文中所提到的第 3 回

助產婦講習生中的幾位信徒，均完成學業，日後亦從事產婆之職。 
39 〈醫院之證書授與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10 日，第 3 版。第 4 回助產婦講習生的

名單報紙上未列出其出身地。 

回 數 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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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設立過程來看，臺北醫院先行試辦養成臺籍產婆的機構，總督府再予以追

認，因此臺北醫院第 1 回的助產婦講習生，可說是深具實驗性質的標的，她們的

學習和表現，直接影響助產婦講習所和臺籍產婆制度能否正式成立。據云一開始

募集到 13 名講習生，卒業前 1 名病故，試驗後 11 名合格。從名單中，明顯可見

牧師陳清義招生的痕跡和成績，像畢業考試滿分的偕瑪連，就是他的妻子，馬偕

牧師的長女。陳清義應該也將這項招生訊息，廣為通知臺北教會的信徒，名單中

有多位身分確定的基督徒。像是李招治，即出身大稻埕教會的牧師李壬水之家，

跟名單中的李金英是姊妹。40 艋舺的李蛋，8 歲失親，依靠叔父家庭長大，童年

時信奉基督教，16 歲與法院通譯林添火結婚，婚後丈夫教會她白話字和日文字

母，22 歲入助產婦講習所。41 莊阿淡，是臺灣第一位女醫蔡阿信的母親，也是信

徒。楊順，艋舺教會的信徒，夫林東溪，1897 年的《臺灣新報》中曾報導過她「一

生不信神鬼，不祀祖先，所慕者惟耶穌上帝而已。」42 日本統治初期，她避亂回

清國，1897 年又回臺，以身作則倡導解纏足，將其女、媳婦和自己的小腳解開，

逢人便勸別再為女兒纏足。43 走在時代前端解開纏足的楊順，1906 年又作了一件

前衛的事――成為助產婦，1910 年隨夫移居廈門。44 

11 位畢業生中，至少確定有 6 名是北部長老教會的信徒，比例之高，引人側

目。川添正道 1908 年在招募第 3 回助產婦講習生時，解釋過此現象： 

據川添講習主任所語，當第一回時，本島婦人尚不解文明的助產為何物，

應募者絕少，僅得十有二名以教之。且多為耶蘇教徒之婦人，夙沐有新空

氣者。雖皆不知日本語，然經熱心講習後，竟成效卓著。旋有在臺北附近

或稻艋開業者，其聲價亦頗不劣焉。45 

根據川添正道所述，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要教導給本島婦人的是「文明的助

 
40 賴永祥，〈史話 654 師公出身的李壬水〉，收於《教會史話 第七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41 沈遐祺，〈老助產士李蛋：信仰基督辛勤中有快樂 相夫教子愛遊覽娛晚年〉，《聯合報》，1959 年 4

月 4 日，第 2 版。 
42 〈化及閨壼〉，《臺灣新報》，1897 年 8 月 17 日，第 1 版。 
43 〈化及閨壼〉，《臺灣新報》，1897 年 8 月 17 日，第 1 版。 
44 〈林東溪艋舺教會姓名簿成人簿第 4 號〉，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45 〈助產應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13 日，第 4 版。〔按：粗體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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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新式助產術是文明的、進步的。基督教信徒的妻子、女兒們，因為素來親近

近代文明「沐有新空氣」，所以解文明、願應募，女信徒是沐浴在什麼樣的新空

氣？楊順率其媳、女解纏足的舉動，或許是一個解答。雖然她們的日語程度不佳，

可是經由「熱心講習」後，成效卓著，通過考試。據說負責教育第 1 回助產婦講

習生的黃登雲，是以臺語通譯和教會白話字授課，46 講授內容是「妊娠分娩產褥

之事，又生理解剖學併理化學等件。」47 教師是信徒，學生多為信徒，上課筆記

以教會白話字記錄，第 1 回助產婦講習生的課堂風景，呈現濃厚的基督教色彩。

接下來幾年的助產婦講習課程，同樣看得到女性基督徒的身影。 

第 2 回助產婦講習生中，詹金枝是新埔「詹秀才」詹鵬材的女兒，詹家的信

仰，是詹鵬材過世後由其妻帶入家庭。48 詹金枝 1913 年與信徒張七郎結婚，在

新竹教會舉行婚禮，主婚人是宣教師吳威廉（William Gauld），49 兄嫂則是第 1 回

助產婦講習生李招治，反應北部教會家族之間的聯姻。張七郎跟子女提過，詹金

枝畢業於助產婦講習所的年代「臺灣人中找不到幾個護士，因為女人都不出去找

工作而且大都綁腳。所以看有誰要，產婆牌就給她。」50 張七郎的評論稍失公允，

第 2 回的講習生，均曾念過公學校，稍解日本語，51 比起前一回的入學學力，已

有所提升。而且要得到助產婦的執照，這一回要筆試（學說試驗），也要口試（臨

床試驗）。52  不過，張七郎之語，卻也點出纏足女性外出不便，難以助產為業的

現實，而長老教會在晚清時就鼓勵女信徒放足，不為女兒纏足，53 剛好符合產婆

須至產家接生的需求。林儉是艋舺教會信徒，1913 年與張約伯結婚，張約伯曾任

艋舺教會執事、長老。54 另外，南部教會的信徒開始出現，臺南的張菜韮，55 又
 

46 莊永明，〈日本時代的助產婦訓練〉，「莊永明書坊」，下載日期：2023 年 2 月 1 日，網址：http://jaung 
youngming-club.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12.html。 

47 〈助產婦試驗修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31 日，第 3 版。 
48 張依仁口述，張炎憲、曾秋美訪問，郭苓娟紀錄，曾秋美整理，〈張依仁訪問記錄〉，收於張炎憲、曾

秋美主編，《花蓮鳳林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0），頁 43-44。 
49 〈文明士女〉，《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4 月 22 日，第 6 版。 
50 張依仁口述，張炎憲、曾秋美訪問，郭苓娟紀錄，曾秋美整理，〈張依仁訪問記錄〉，頁 47-48。 
51 〈助產應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13 日，第 4 版。 
52 〈試驗及第〉，《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4 日，第 4 版。 
53 長老教會對於女子纏足的言論、立場和做法，可以參考黃子寧，《利益囡仔：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兒

童教育與家庭教養（1865-1936）》（新北：稻鄉出版社，2022），頁 257-268。 
54 賴永祥，〈史話 296 張新添有孫戴伯福〉，收於《教會史話 第三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55 報紙有時亦寫成張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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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張文理，是臺南地方法院通譯張禹鼎的養女，與葉六爻之女葉招，同為臺南第

一公學校的學生，兩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少女，應募學習助產婦之舉，報紙譽為

「以閨門少女，不惜於百里之外，亦可謂文明之所被者深歟」。56 

由於川添正道認為第 2 回講習生皆為十六、七歲者，年紀似乎稍輕，故希望

第 3 回的助產婦講習生應募者能年滿 20 歲，不過看合格名單仍有不少小於 20 歲

者。全島有 35 名提交申請，先試驗合格再採用，合格者 21 名。57 第 3 回名單中

開始看到中部教會的信徒，像是彰化出身的蘇金葉、莊阿四和臺中的吳絨。58 蘇

金葉 1908 年時是員林公學校的四年級生，與另外兩名同學莊阿四和李銀，志願

入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59 學成後，曾經協助朱約安和文安在彰化的助產工作，

擔任助手，為嬰兒洗浴、照顧臨盆產婦等。60 莊阿四，家境小康，從小跟著母、

嫂信教，17 歲與蘇金葉、李銀一同北上學助產，19 歲與彰化醫館培訓的醫師洪

金江結婚。61 吳絨是臺中醫師兼東大墩教會長老吳兆祥長女，父母都是熱心的信

徒，嚴格教育吳絨從小讀聖經、吟詩、守禮拜，當吳絨學成開業後，母親訓示她

產婆是救人的事業，不能看錢作本位。吳絨妹妹吳蕊亦為產婆。62 嘉義教會長老

黃西經獨生女黃文也是這一回的講習生，後以產婆為業。63 吳清葭是鳳山廳楠梓

坑吳少蘭64 的次女，1909 年回鄉開業，65 1936 年時與丈夫黃萬法一同赴廈門鼓

浪嶼參加宋尚節的聖書研究會。66 第 4 回助產婦講習生許阿美，臺南醫師許翰民

長女，1905 年臺南長老教女學畢業，1910 年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

畢業，再入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畢業後與傳道高長之子高再祝醫師結婚；67 

 
56 〈臺南短札 助產婦學習志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10 日，第 4 版。 
57 〈助產應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13 日，第 4 版。 
58 〈講習續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21 日，第 5 版。 
59 〈員林短札 講習志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30 日，第 4 版。 
60 顏振聲，〈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師〉，《臺灣教會公報》671（1941 年 2 月），頁 3-4。 
61 安貧生，〈中中通信 肖念莊氏阿四執事〉，《臺灣教會公報》666（1940 年 9 月），頁 13-14。 
62 郭朝成，〈中中通信 肖念吳長老娘（高氏艷）〉，《臺灣教會公報》618（1936 年 9 月），頁 16-17。 
63 賴永祥，〈史話 350 黃西經長老及其裔〉，收於《教會史話 第四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64 吳少蘭，又名吳春園，曾任軍醫、藥鋪主，開設錫源堂，引自「臺灣人物誌」，下載日期：2022 年 6

月 28 日，網址：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 
65 〈南瀛鯉信 回鄉開業設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1 月 7 日，第 6 版。 
66 〈1936 年 4-6 月外國旅券下付表〉，《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檔案館藏），識別號：T1011_03_149。 
67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臺北：高昭義，1996），頁 30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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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慈好，是南部教會傳道周步霞四女，後適陳振純；68 程裕，出身西螺教會，臺

南長老教女學畢業，與傳道阮韞玉婚後，約 24 歲時來學助產。69 潘文金，則是

大社教會產婆潘六下之女。 

雖然只有 4 年份的名單，但可發現自第 1 回助產婦講習生畢業後，長老教會

不論北、中、南部的信徒家庭，陸續將十幾歲的女兒送來學習助產，臺北醫院的

助產婦講習所，是信徒的女兒在完成初等教育（長老教女學或公學校）之後，繼

續進修的選項之一，此一現象持續不輟，即使欠缺 1910 年之後的講習所成員名

單，卻始終能在報上看到相關消息。例如 1911 年 4 月，報載住在旗後街的基督

徒吳頭，有女吳印，年 15，長老教女學在學中，吳頭令其志願成為助產婦，向當

地支廳提出申請，報謂「今吳此舉，可為模範將來矣。」70 或 1915 年 4 月報載

臺南有 3 名公學校畢業生張金蟬、謝𤆬治、謝黃隔志願應募助產婦講習所，71 其

中張金蟬是臺南醫師兼太平境教會執事張池之女；72 謝𤆬治也是信徒，海棠口公

學校畢業後入長老教女學，應募時是長老教女學三年級生。73 

不少在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就讀的女孩，其兄弟一樣至臺北習醫。張菜韮

在助產婦講習所讀書時，兄長同一時期在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就學，惜在學中得病

過世；74 黃西經讓女兒黃文學助產，兒子黃信得則在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讀書；75 

周步霞對子女也有類似的安排，兒子周福全、周錫英念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女

兒周慈好則預備成為新式產婆。76 期待兒子成為醫師，女兒則讓她具備新式助產

的知識和資格。更別說許美、吳絨、張金蟬等人，父親本身就是教會體系培育出

來的初代本地西醫，或像潘文金，母親是教會體系的初代新式產婆，西醫和新式

產婆讓女兒學習西式助產術的安排，完全表露家庭背景的影響。長老教會的信徒，

在信教的歷史因素以及教會提供的醫療資源之下，比起教外人，有近西醫、用西

 
68 賴永祥，〈史話 353 傳道周步霞的子女〉，收於《教會史話 第四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69 無寫名，〈人事：別世〉，《臺灣教會公報》622（1937 年 1 月），頁 20。 
70 〈打狗通信 志願助產〉，《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4 月 11 日，第 3 版。 
71 〈肄業助產婦科〉，《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4 月 18 日，第 6 版。 
72 〈張信得牧師服侍基督教會 46 年〉，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73 周維新等編著，《限地醫生：周瑞醫師傳記》（臺南：基督長老教會公報社，2008），頁 33-35。 
74 〈里巷瑣聞 孤女可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8 日，第 5 版。 
75 賴永祥，〈史話 350 黃西經長老及其裔〉，收於《教會史話 第四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76 賴永祥，〈史話 353 傳道周步霞的子女〉，收於《教會史話 第四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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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的傾向習慣，心態和觀念上，對於近代醫療不排斥、有理解，77 日本治臺後，

早早響應國家的制度政策，讓兒女走上西式醫療行業之途，是合情合理的選擇。 

1910 年招募助產婦時，有一篇報導，內容指出「宗教背景」之重點： 

近日臺北病院尤將募集助產婦。為避教授時通譯之煩，且易于約來，因欲

選擇曾自公學校卒業或四五年生者。聞諸女以事甚瑣屑，非少婦所宜親，

多不願往。是蓋不知助產婦之關係如何，遂輕視之也。不見夫前回卒業者，

多有基督教徒之良家女乎。是則習聞西國貴婦人亦為之，確知助產婦非賤

業者。78 

該報導指出，助產婦講習所設定應募者的學力是公學校畢業生，或至少已讀到四、

五年級者。不過，一般家庭認為助產之事是難登大雅之堂的賤業，不是未婚少女

所應從事，多不願女兒應募。相反的，基督教徒知道新式助產的重要，也見聞過

西洋婦人擔任產婆，如女醫和女宣教師，所以前幾回的成員中，信徒占多數。長

老教會信徒主動參與助產婦講習的積極形象，非常鮮明。 

（二）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助產婦例會 

臺北醫院的助產婦講習所，在總督府依「臺日共學」原則於 1923 年 2 月頒布府

令第 702 號〈看護婦助產婦講習所規則〉之前，是養成臺籍新式產婆的大本營。79 

從 1906-1922 年臺灣的助產教育是「產婆」與「助產婦」雙軌並行的制度。80 在這

段期間，「產婆」指的是日籍的新式產婆，「助產婦」則是專指臺籍的新式產婆，

在官方或公開的資料中，就像《臺灣日日新報》和教會報的記載，兩者區分得極

為清楚： 

昨四十四年末全島產婆婦助產調查總數。產婆九十五名（內地人），助產婦

四十八名（本島人）。81 
 

77 黃子寧，《利益囡仔：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兒童教育與家庭教養（1865-1936）》，頁 279。 
78 〈招募產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2 月 24 日，第 5 版。 
79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產婆〉，頁 57。 
80 鍾淑姬，《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臺灣（新竹）助產士的歷史研究（1920-1970）》，頁 16。 
81 〈產婆助產婦數〉，《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5 月 23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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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最近所調查，現在臺灣各廳的產婆（日本人）和助產婦（臺灣人）的數

額排在下面。82 

助產婦自講習所試驗合格畢業之後，領有官許執照得以開業為人助產。雖然

川添正道曾說過她們在外執業的聲譽不差，但畢竟是草創初期的助產教育，又只

有 1 年速成，一來可能當時婦產科醫師對於臺灣婦女的妊娠情況、分娩狀況和產

後的身體狀態，或是臺灣嬰兒的出生情形、身體素質和初生照護等，掌握的基礎

調查和臨床資料有限，二則助產婦雖經訓練，但接生一事攸關人命，產婦分娩情

況各異，助產婦也會面對許多棘手的突發狀況，需要在知識理論和應用實作上更

加精進。所以，在講習所的產科教授和開業的助產婦兩方皆有需求的情況下，第

1 回講習生畢業後，即組織助產婦例會： 

督府自前年七月起，於臺北醫院內，設置助產婦養成所。其一回生，經於

去年八月間卒業。今該修業生組成團體，定每月會合一次。一則可再行研

究。二則遇難產之奇異者，臨會細詳報告，以備參考。83 

由具有實務經驗，也就是在外執業的助產婦每月例行聚會，報告助產案例，

尤以「難產」的案例為主，以供參與成員參考。這種形式的聚會，報紙上以「助

產婦例會」、「助產婦同窗會」、「助產婦大會」等稱之。詳查報紙資料，聚會從 1908

年 2 月開始，持續到 1922 年，基本上例會貫徹了整個助產婦（臺籍新式產婆）

時期。哪些助產婦參與過例會？她們報告了何種案例？基督徒助產婦又有什麼表

現？整理成附錄一，列出歷年來的助產婦例會，通常報導會包含報告者和報告題

目，雖然內容簡略，且非每次皆有紀錄，但已可看到許多值得注意之處。 

歷年助產婦例會的出席者，除了助產婦外，固定出席的還有臺北醫院產婦人

科醫師，臺籍的黃登雲、鄭承奎、方瑞璧、高敬遠和張文伴，日籍的川添正道、

田代順記、早田五助、迎諧等人，均曾參與。從講題來看，通常由實際執業的助

產婦，會議中報告特殊的難產案例，也就是她們臨床遇到的難題，醫師再加以解

答教導，互相研究，像是 1912 年 8 月 25 日的例會，偕瑪連報告產婦具有雙膣

 
82 無寫名，〈臺島消息 產婆、助產婦〉，《臺南教會報》330（1912 年 9 月），頁 6。 
83 〈開助產婦同窓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2 月 25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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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道）雙子宮的案例，鄭承奎則解說在這種情況下施行鉗子手術的方法。可以

發現，西醫體系一開始在向臺人推行生產應找助產婦的觀念時，主要從「難產」

的情況著手，臺人傳統習於生產時找有經驗的女性親友長輩協助，生產順利時自

然沒有西式醫療介入的餘地，但是萬一遇到難產，助產婦與醫師就有出場的可能，

他們必須要一次又一次證明婦人難產之際，西式醫療會比傳統做法可靠有用，以

建立新式助產的公信力。 

所以助產婦例會中，助產婦提出討論的幾乎都是難產案例，分享她們如何面對

胎位不正、雙胞胎、早產或子癲前症84 等危險狀況，黃登雲、鄭承奎等講師也是從

「難產」角度推廣新式助產，「今在臺島之愚人、蠶民者，遇逢難產之關，依然似

太古之狀。每失好機，母子危險，不待言也。妄念賴神，何為賴人之為愈也。」85 

黃登雲認為臺人每遇難產，沒有古今差別，頓時只能「舉措失所，倉皇不可名狀，

不就難產為何因而成。」86 不知道什麼原因造成難產，所以只能依靠神佛，然而焚

香拜佛不如依賴專業人士，因為近代醫學已分類所謂的難產，泛指顏面位、臀位、

橫位等胎位不正出生，及前置胎盤、骨盆狹窄、胎盤不下等，知道成因，能加以施

術，若產家聘請醫師或助產婦至其身邊診察，可防萬一之危。87 「波臣」呼應黃

登雲之說，提出「收生解難產」，他同樣批評傳統穩婆的手法，往往只是合乎順

產，但若稍逢危險，還是只能付之天命，一籌莫展，類似巫覡。西醫則具生理知

識，知子宮血脈胎盤之部位，更有新式器具輔助，因之婦人可如嬰孩種痘解痘厄

般，解決難產情況。88 鄭承奎則解釋臺灣婦人難產較日本內地婦人為多的原因在

於「蓋由於不知生產危難，不善保護，不用助產婦故耳。」89 助產婦的效用，為在

產婦妊娠時保胎位不變，分娩時查母胎之安危，產後照料母體，保產婦於平安無事

「深望有婦之夫，於其妻將臨盆時，貴知危難保護，必用助產婦以佐其生產」。90  

例會報告中，助產婦也會談及新式助產與傳統習俗產生衝突之處，臺籍講師

 
84 子癲前症（Pre-eclampsia），又稱妊娠毒血症、子癇前症等，屬於妊娠高血壓的一種，是可能威脅孕

婦及胎兒生命安全的產科合併症。〈子癲前症是甚麼？醫師解答高風險孕婦必知症狀與原因〉，「親子

天下」，下載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網址：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1313。 
85 黃登雲，〈本島人難產談（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2 月 22 日，第 4 版。 
86 黃登雲，〈本島人難產談（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2 月 22 日，第 4 版。 
87 黃登雲，〈本島人難產談（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2 月 22 日，第 4 版。 
88 波臣，〈廣行收生以救產難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1 日，第 4 版。 
89 鄭承奎，〈臺灣婦人難產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4 月 3 日，第 8 版。 
90 鄭承奎，〈臺灣婦人難產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4 月 3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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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之撰文，提倡正確做法。例如幾位助產婦都有提過與胎盤相關的狀況，像是

1908 年 6 月李金英報告實驗人工的胎盤剝離法，1912 年 5 月 12 日偕瑪連報告前

置胎盤之例，尤其產後「胞衣不下」，也就是胎盤不下，臺人一般認為危急至極，

因為臺俗要等胎盤產出，才能為嬰兒斷臍。91 所以穩婆會不斷逼迫剛生完的產婦

用力，漢醫會投四物湯、大補湯，家人會貼咒、貼符，在門外大聲喧鬧以趕鬼，92 

如果拖到不能不斷臍時，穩婆有時會在臍帶綁上草鞋，因為害怕臍帶會被吸回子

宮，這些處置容易導致產婦氣力放盡，心神耗弱，感染黴菌，對遲遲無法斷臍的

嬰兒，也有致其失溫的危險，93 黃登雲直指「何須待胎盤等落而始斷臍帶乎。產

後胎兒身溫保持為要，故見機斷臍帶可也。」94 鄭承奎也在例會中教導過施行胎

盤壓出術所須注意之點。日治時期擔任過公學校教師、《臺灣民報》記者的黃旺

成，日記中清楚記載此項習俗與後果： 

夜半內人試痛甚急 乃起準備臨盆 至午前三時十分 乃產於床 女也  

急喚繼母上樓為之介抱 至六時胎盤尚未下 乃請產婆怣嫂來 即下 

為之洗浴 天氣寒冷 待約三時間 幾乎凍死。95 

1919 年的 12 月 29 日，黃旺成妻子林玉盞半夜 3 點 10 分在自家床上生下第

5 胎，看起來像是自己處理，丈夫、婆婆幫忙，結果胎盤延至 6 點還不出來，只

好去請「產婆」處理，應指傳統產婆，後胎盤雖下，但是拖了 3 個小時遲遲未能

斷臍的嬰兒，被冷到幾乎凍死。隔一日，女嬰斷氣： 

起見長女口開乳不下咽 即請助產婦來 言為冷氣所侵 已不能救 急

以燒水為之洗浴 祈其稍回 及其洗完而氣已絕。96 
 

91 黃登雲，〈產後警醒數則（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5 月 2 日，第 4 版。 
92 黃登雲，〈產後警醒數則（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5 月 1 日，第 4 版。日治時期曾擔任

過新式產婆的女性口述訪談中，也有提到胎盤遲未落下時，她們所看到各種民間舊俗，像是把菜瓜

布燒成灰，加點酒讓產婦喝下去，或是拿一支舂米用的重槌，在產房後面一直重重的打，一面喊著：

「來喔，落下來喔！落下來喔！」祈求胎盤落出。宋錦秀，〈蘇劉信女士口述訪談彙編〉，收於宋錦

秀編著，《日治臺中婦女的生活》，頁 90。 
93 黃登雲，〈產後警醒數則（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5 月 2 日，第 4 版。 
94 黃登雲，〈產後警醒數則（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5 月 2 日，第 4 版。 
9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七）一九一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0），12 月 29 日，頁 286。 
9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七）一九一九年》，12 月 31 日，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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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助產婦」來看護無法喝奶的嬰兒，他清楚地以「產婆」、「助產婦」分別

指稱傳統產婆和新式產婆。從他的例子可見，通常是難產或初生兒有問題時，才

會尋求助產相關者協助，而胎盤不下則不斷臍的習慣，造成了不必要的悲劇。 

因此，1910 年代多數助產婦和婦產科醫師的新聞，都與救治難產有關，比如

莊阿淡 1911 年接生「急施妙術」，救活男胎，產家謝金高達 50 圓；97 吳清葭處

理嬰兒已產，胎盤未落之情況，一施手術，胞衣即落「如此真妙手也」；98 三重埔

的農民陳屋，其妻難產，至大稻埕請助產婦往視，助產婦又請鄭承奎同往，鄭承

奎用機械施手術，母子兩全，「苟用庸劣之舊式產婆從事之，恐無生理矣。」99 張

文理，舊名張菜韮，第 2 回助產婦講習所畢業後回臺南，在醫師陳介臣開設的介

臣醫院工作，1916 年 1 月某次接生： 

有婦鄧氏某，身懷六甲，已屆分娩之期。至去初十日，腹痛殊甚，而胎不

下。婦痛苦不堪，有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慘，乃延張氏為之接生。張細

為診察，知胎兒在腹中，有垂斃之象。即命主家延醫師施手術，以機械為

之取出，張氏助之。此兒墜地則面已帶黑，絕無聲息，乃施人工呼吸法，

未幾而有聲呱呱矣。主家大喜，齊慶母子雙全，僉謂張之力居多也。100 

「妙術」、「妙手」、「母子雙全」、「孕婦之慶」等詞，不論是時人訝異難產竟

有平安解決之法「文明之產科」，101 或是為了推廣助產婦觀念而作的報章宣傳，

都顯示助產婦大部分是在危急之際才被產家找去，「難產」是在傳統習俗層層密

密的包圍下，新式助產最有機會上場的時候。 

初期助產婦在臺灣推行的實際成績，1909 年的助產婦大會報導有提及。當日

出席者 210 多名，除了講演外，會場內有陳列標本，由醫員講解，最引人注目標

本為雙頭畸兒。102 黃登雲報告過去兩年內臺北及附近地區，14 名助產婦工作的

成績，合計分娩產婦 261 人，男嬰 164，女嬰 123，流產 11，早產 17；因難產導

 
97 〈蟬琴蛙鼓〉，《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8 月 30 日，第 3 版。 
98 〈助產婦妙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10 月 31 日，第 3 版。 
99 〈孕婦之慶〉，《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年 4 月 19 日，第 5 版。 

100 〈母子雙全〉，《臺灣日日新報》，1916 年 1 月 17 日，第 4 版。 
101 〈孕婦之慶〉，《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年 4 月 19 日，第 5 版。 
102 〈助產婦會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12 月 29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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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產婦死亡 13 人，胎兒死亡 62 人。難產案例中，雙胞胎 3 回，子癲分娩 5 回（內

產婦死亡 4 回），胎兒橫位 5 回（內產婦死亡 2 回，胎兒皆死），橫位自然分娩 1

回，顏面位分娩 2 回（胎兒死），胎兒腦水腫 2 回（胎兒均死），畸形兒 2 回，臍

帶頸部纏絡（臍帶繞頸）30 回。103 最初 2 年，養成 22 名助產婦，出去執業的助

產婦有 14 名，2 年間每個助產婦平均只接生了 18 名產婦，其中約五分之一是難

產。加入第 3 回的資料，則第 1 回至第 3 回共養成 42 名助產婦，開業者 18 名，

艋舺女學校在學中 2 名，官私立醫院奉職者 6 名，閒居者 16 名。104 可見初期推

行新式助產之不易，不是所有的助產婦都依所學開業，只有極少數產家會找助產

婦接生，而且大多是胎兒不易存活的難產情況，新式醫療要累積對臺人生育情況

的認識，助產婦每一次的接生經驗及臨會報告，都顯得彌足珍貴。 

既然是彌足珍貴的資料，資料收集者—實際開業、經常出席例會的助產婦，

對早期臺灣的婦產科醫學的貢獻，不言可喻。從附錄一和報章中得知，不少基督

徒助產婦長期擔負此責任，她們學習助產，投身此業，又能公開分享經驗，有時

甚至在百人的集會上臺講演，獨立幹練的模樣，溢於紙面。像是偕瑪連，她在家族

中很低調，一直以來的形象，是長年幫助丈夫牧會的牧師娘。105 但她不只是牧師

女兒或牧師娘，還是日治時期臺灣最早的助產婦，十幾年來熱心參與助產婦例會，

除了報告她遇到的各種難產案例，1913 年還分享了日本旅行的感想。偕瑪連看待

自己的助產業，認為有益於傳播福音： 

臺灣總督府不只設立醫學校來養成少年人做醫生，也有設立助產婦講習所

於臺北醫院，要養成婦人作助產婦。論這項非常有大利益於產婦，跟初生

兒。我也是助產的一個，從卒業至今有替人助產差不多近 20 人。其中有遇

到非常多款。第一可惜是人在那個艱苦的中間，除了教會的人以外，都是

要奉異端，請佛，叫師公，做師，實在是真迷信。我在產家若看見這樣就

常常講道理給他們聽，叫他們不要這麼信，因為那些是沒用。每個人很歡

 
103 文中有提臺俗以臍帶纏絡為神明賜與胎兒之吉兆，〈助產婦と分娩〉，《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2 月

28 日，第 5 版。 
104 〈助產婦と分娩〉，《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2 月 28 日，第 5 版。 
105 葉金木，〈陳偕媽連小傳〉，《臺灣教會公報》844（1959 年 3 月），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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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聽，也順便約要來拜堂聽道理。到時有的果然有來；有的因為這樣來信

上帝。也有的來沒多久就又放棄。從這樣來看，我們不只在人歡喜的時候

有機會佈道，在人艱苦的時候更有機會可以講主的道理給人聽。106 

文字很質樸，訊息很明確，從 1907-1913 年，她已具備助產婦資格約 6 年時間，助

產次數只有 20 次，但從助產婦例會紀錄中可知，她至少報告過 14 次案例，可見來

找她助產的，泰半是難產。她見教外人在產婦難產時，經常求神問卜，所以決定趁

助產時講點基督教的道理，充分展現傳教的自覺。 

長期出席助產婦例會，在大稻埕開業的莊阿淡，技術優良，接生過不少胎盤

功能不佳、子癇107 前症的孕婦，1914 年臨會報告過「開業後遭遇之子癇統計」，

她的助產生意比偕瑪連好，除了前述報載她因處理難產得宜，得到 50 圓高額謝

金外，另一個證明是她有栽培兩個女兒深造的經濟實力： 

大稻埕永和街助產婦莊氏阿淡，以助產婦為業。去十三日令其長女林氏信，

赴東京留學高等女醫學專門學校，專攻醫術。其次女又入國語學校附屬女

校入學云云。108 

她的長女蔡阿信（原姓林）後來成為臺灣知名女醫。1914 年 6 月首度出席助

產婦例會的高亞美與吳蜜是親戚，高亞美（1894-1965）是新店著名基督徒高霞嫂

家族的後人，招夫陳春生；109 吳蜜（1887-1969）是傳道吳寬裕三女，適艋舺教

會執事蔡三喜。110 高亞美的丈夫陳春生為傳道，薪資微薄，吳蜜當助產婦時丈夫

已故，兩人應該都有家計上的壓力，拿到執照後立即執業。高亞美 1917 年曾冠

「桃園助產婦」之銜，投書講解初生兒「痓症」（破傷風）之病原與預防法： 

嬰孩之有痓症，即七日風，或俗稱為蠟仔是也。初產者遇此，其禍幾烈於

洪水猛獸，本島人之初生兒，受此症之害，不啻恆河沙數……此症原於一

種痓稈穢所生之毒素，此種寄生於塵土腐敗之流質，以及肥糞等處。因穩

 
106 陳偕瑪連，〈助產婦佈道的機會〉，《臺灣教會報》344（1913 年 11 月），頁 8。 
107 子癇與子癲相同，請參見註 84。 
108 莊阿淡的次女名為阿妙。〈有志留學〉，《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5 月 20 日，第 6 版。 
109 賴永祥，〈史話 518 談新店的高霞一家〉，收於《教會史話 第六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10 賴永祥，〈史話 278 吳寬裕在新店成親〉，收於《教會史話 第三輯》，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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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剪去嬰兒臍帶時，所用之鉸刀、苧仔絲與包料不潔，染有痓穢……是症

發生約二日後，即行殞命。……嬰孩若罹斯症，必十死而無一生。故遇臨

盆之時，產房中一清潔，凡關於產婦及初生兒所用之種種什物，尤當潔淨。

必須以滾水經煮，至少需三十分鐘，或施以各種滅穢之消毒藥。杜絕其穢。

或聘請醫師及助產婦。方可免生痓症之虞。111 

一把生鏽的剪刀、汙穢沒有經過消毒的婦嬰用品、初生兒感染破傷風死亡，是

一個指責傳統生產場景不潔的常見寫法。近年來，研究生育現象的社會學者，提出

這可能只是用來邊緣化、汙名化傳統產婆的說詞，是掌握書寫能力的菁英男性之

一家之言。112 不過，1908 年 4 月，助產婦楊順曾在助產婦例會報告初生兒破傷

風之例，113 1917 年的這篇投書，則代表助產婦高亞美的看法，楊順和高亞美二

位基督徒助產婦，都不是上層的男性菁英，從事在 1910 年代仍被視為「賤業」的

助產業，親自走入產家、看到產房、協助產婦，提出對新生兒破傷風的預防和建

議。換句話說，在所謂政府官僚或知識菁英等男性鼓勵新式助產的一家之言中，

也有助產婦的女性聲音。她們的觀察和意見，或許不應輕易被視為只是譴責傳統

或宣傳新式助產的言論。傳統的穩婆或先生媽在婦女生產的作用，舊式產房的布

置安排，對產婦及初生兒的洗浴照護，接生技術與嬰兒死亡率的關聯等方面，新

舊助產方式，孰優孰劣，不論是翻案或補充，仍需要更多史料和仔細的辨讀。114  

助產婦，也就是早期的新式產婆，之於基督徒女性，不像醫師之於基督徒男

性那般，能夠快速經由職業累積財富，翻轉階級地位。相較於教外人，她們雖然

更早具備助產婦資格，但在外執業的人數或開業的收入狀況，可能受限於大環境，

看來只是普通，且以已婚者為主，像是偕瑪連、莊阿淡、李蛋、高亞美、吳蜜、

 
111 桃園助產婦高氏亞美搜錄，〈論初生兒痓症〉，《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3 月 20 日，第 6 版。 
112 例如「這些譴責傳統產婆的說法，主要來自於有書寫能力、能散播自己意見的政府官僚與知識菁英，

而他們的說法也可能僅是一家之言，並不能輕易當成社會事實」、「日治時期常把新生兒破傷風歸於傳

統產婆缺乏現代醫學知識。然而，當時醫界的實證研究根本無法輕易判定新生兒是否死於破傷風，自

然破傷風與接生人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難以輕易成立。」吳嘉苓，〈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母親節的社

會學提問〉，收於王宏仁主編，《巷仔口社會學》（新北：大家出版社，2014），頁 65-66。 
113 見附錄一。〈紀助產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5 月 8 日，第 2 版。 
114 例如傅大為以《最新病子歌》、《青冥擺腳對答歌》和《大舜出世歌》的內容，證明傳統產婆的高超技

術，可是，筆者認為這些 1930 年代前後的歌仔冊所提之產婆，不論年代、產婆手法、技術或產房環境

等，都也有可能是指新式產婆。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臺灣》，頁 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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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蜂密、115 施潘蚋吓116 等。信徒家庭讓年輕的未婚女兒學習助產，多半當作一

種進修，而非職業，只是讓女兒得到生產或育兒等有助持家的衛生知識，「婚姻」

才是父母安排的終極目標，李招治、詹金枝、許美等皆然。要到日治中期後，新

式助產行業的市場需求漸增，才吸引更多女性投入，基督徒女性與新式產婆的關

係也進入另一種型態。 

五、1923-1945 年新式產婆規模擴大期 

日治中期後，因應日臺共學與擴大新式產婆規模的方針，1923 年 2 月總督府

頒布「臺灣總督府醫院看護婦助產婦講習所規則」，合併看護婦及助產婦講習所，

分置看護婦科與助產婦科，助產婦科課程分為本科（修業年限 2 年）和速成科（修

業年限 1 年），本科畢業生可直接取得產婆執照，速成科則須參加產婆試驗。內

臺人皆以「產婆」稱之，不再分為產婆與助產婦。1923 年府令第 70 號「臺灣產

婆規則」，引進日本內地的限地產婆制度；10 月再頒布「臺灣產婆試驗規則」，試

驗內容分為學說試驗和實地試驗。1924 年又修訂相關規則，允許自行參加產婆試

驗合格者，或畢業於指定的私立助產婦學校、產婆講習所並參加產婆試驗合格者，

取得執照。117 簡言之，1923 年後，想要成為新式產婆之女性，除了考入總督府

官立醫院的看護婦助產婦講習所，包括臺北、臺中和臺南醫院外，也可以選擇私

立醫療機構設立的產婆講習所，例如莊阿淡的女兒蔡阿信，1927 年在臺中清信醫

院設立產婆講習所；曾負責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課程的臺籍醫師高敬遠和張文

伴，在此時也分別成立臺北看護婦產婆講習所和蓬萊產婆講習所。有志者可以報

名、繳費進入這些私立講習所，接受 1 年的速成訓練後，參加國家考試，試驗合

格者即可正式領牌開業。 

另外，開放限地產婆制度，在地方上為傳統產婆舉行短期講習會，以及市街

 
115 陳蜂密，又寫作陳蜂蜜，傳道陳雲騰之女，淡水女學校第一屆畢業生，1901 年與石安慎（1882-1953，

後為牧師）結婚。〈石安慎牧師〉，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16 潘蚋吓，烏牛欄信徒潘式斌之女，適醫師施子格。潘蚋吓之妹潘阿金也是助產婦，適洪清番。謝木強，

〈中中通信 潘式斌的小傳〉，《臺灣教會公報》629（1937 年 8 月），頁 18。 
117 鍾孟津，〈日治時期臺灣的助產知識與實作：以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為中心〉，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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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役場設立公設產婆等措施，使得新式助產的觀念更普及到一般大眾。因此，在

政府長期宣傳，制定政策廣開產婆名額，北中南增設公私立產婆養成機構，民眾

逐漸接受新式助產觀念等有利的大環境下，新式產婆的工作機會變多，除了難產

以外，一般生產時找產婆接生也日漸普遍。新式產婆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上升，臺

籍婦女以產婆為職業的意願漸增，風氣漸開，與助產婦時期的慘澹經營相比，不

可同日而語。《臺灣總督府府報》有歷年產婆試驗合格者的名單，整理後發現，除

了 1924 年 4 月舉辦考試的第 1 回產婆試驗名單，合格者 8 名，分別是臺中州的

李秀賢、梁端、吳陳富涼、陳密，新竹州的陳添美，臺南州的王金鑾，臺北州的

林仁慈和高雄州的楊許怨，118 其中李秀賢、梁端、陳密和林仁慈 4 人確定是基督

徒，119 信徒的比例較高以外，接下來的歷年名單，基督徒的比例下降，不再獨占

鰲頭，顯示至日治中期，不只女信徒，越來越多的教外女性也想要當新式產婆。

在這個時期，本文欲轉而觀察基督徒產婆的故事和信徒群體的現象。 

（一）兩個基督徒產婆的故事：李秀賢和李招治 

變成一個合格的新式產婆並以此為業，對日治時期的婦女最顯著的影響，應

該是提升了她們的經濟能力，成為當時少數擁有專業技術，能夠獨立謀生的職業

婦女，不論有無婚姻，從基督徒產婆李秀賢和李招治的生命故事中，同樣得到印

證。1924 年第 1 回產婆試驗名單的合格者李秀賢（1906-2004），是彰化教會的信

徒，醫師李春汪與助產婦梁萍之長女，她留下十分生活化的回憶錄，生動敘述生

命各個階段，其中的產婆歲月，頗能呈現 1920-1930 年代基督徒產婆的家庭背景、

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 

李秀賢 7 歲起，上午讀彰化女子公學校，下午讀彰化教會小學，1919 年入長

老教女學，17 歲入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速成科，跟試驗名單中的梁端、陳密、

林仁慈，同是基督徒，也是講習所同窗。她每天早上 5 點與梁端一起去講堂念書，

 
118 「產婆試驗合格者」（1925 年 5 月 5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511 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南

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71023511a007。 
119 黃李秀賢，《黃李秀賢回憶錄》（1997），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林仁慈則是傳道林發與陳雙之女，

淡水女學校畢業，後適醫師阮忠性。〈仁慈的仁慈長老〉，《竹仔腳基督長老教會 130 週年紀念 1871-
2000》（2001），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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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產婆試驗，星期天早上則跟林仁慈去大稻埕教會幫忙主日學。18 歲通過產婆

試驗，因為未滿 20 歲還不能執業，遂留在家中幫忙母親助產，星期六再去四知

堂醫院，跟姑丈楊木醫師進修婦產科知識。20 歲起擔任南投街役場公設產婆，當

時已有人為她作媒，因對婚姻沒有興趣作罷。南投街役場公設產婆的待遇很好，

役場為李秀賢租房、付水電，月俸 40 圓，跟高等官同等待遇，藥品一切由役場支

出，產家紅包可以自由收下，但不可主動要求，平均每月接生 40 件，收入很高，

每個月寄給父母家用、付妹妹學費外還有剩餘，26 歲就在彰化買了八分田地。從

她的助產經驗中，可以看到基督徒產婆接生的禁忌與特色，例如某個星期天她在

南投教會的主日學教課時，產家來請，她坐了 4 個小時的轎子到達產家時，發現

產婦長短腳、骨盆歪，無法自然產，判斷需要請醫師用產鉗拿出，然而產家不允

許，決定問佛做法，她說「但是我在場不可能做法，所以請我去別人的厝，後來

才做法。」120 因為她的信仰，所以產家不在她面前求神問佛。 

後來李秀賢想當牧師，欲辭職，但南投街役場不允許，她遂鼓勵二妹李秀鑾

也入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速成科，待至 1931 年李秀鑾產婆試驗合格後接任，121 

李秀賢方離職。122 在她的經歷中，一來看到信徒家庭一貫培養女兒的軌跡，送她

們去念教會的女學，助產婦講習所則是再往上讀書的選項之一。再來會發現到了

1920 年代中期的助產婦講習所，學員的學力程度已大幅上升，面對產婆試驗，她

們是以兢兢業業的態度備考應戰。然後，李秀賢要執業，已不一定要自行開業，

市街庄役場的公設產婆，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待遇穩定，對剛剛入行、沒有人脈

的新式產婆而言，是相當吸引人的選項。 

李秀賢以外，跟她同期試驗合格的陳密，也是從公設產婆開始職業生涯： 

近期產兒死者極眾，多因央託庸劣穩婆所致。嘉義街者番制定產婦救護規

程，以為無資力產婦之救援。置內臺人產婆各一名，凡助產一人，給予手

當金五圓。自分娩後，使之到產家看護三日間以上。且給與棉花、藥布、

油紙、丁字帶、硼酸、消毒液等，不取分文。若難產要醫師手術時，可延

 
120 黃李秀賢，《黃李秀賢回憶錄》（1997），頁 8-17，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21 〈臺北醫院看護婦科助產婦試驗合格者〉，《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3 月 28 日，夕刊第 2 版。 
122 黃李秀賢，《黃李秀賢回憶錄》（1997），頁 8-17，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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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街開業醫施術，其料金之半額，街為負擔。……產婆乃南門外陳氏密，

及公會堂邊樺山綾。貧困之家，宜為利用也。123 

陳密，田中信徒陳新財之女，同樣畢業自長老教女學。她 1924 年起擔任嘉義街

的公設產婆，從報導看來，其待遇是以助產件數計算，與李秀賢不同，可知公設

產婆的待遇乃由各市街庄役場自訂，一件 5 圓，陳密一個月只要接生 8 次，就跟

李秀賢的月俸相當。陳密在嘉義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1934 年任嘉義產婆會會

長，124 後回到家鄉田中開業。她一輩子單身，過繼兄弟之子撫養。125 李秀賢原

本也抱持獨身主義，直到 29 歲才與牧師黃主義結婚，陳密則終身未婚，新式產

婆的收入，確實可以讓她們在經濟上不需要婚姻的保障。 

不只未婚女性，守寡、失婚或丈夫無法負擔家計的婦女，一樣可以看到她們

依賴產婆一職撐起家庭，知名的像是陳何，1929 年丈夫簡吉入獄後，進入臺南醫

院助產婦講習所本科，1931 年簡吉再度入獄，她則取得畢業證書與產婆執照，開

始在臺南助產，一路工作到 1960 年，讓她養家活口維生的就是產婆職業。126 另

外，上一節所述的基督徒吳蜜，丈夫蔡三喜 1913 年過世後，她進入臺北醫院助

產婦講習所接受訓練，後任助產婦多年撫養兒女。1915 年入助產婦講習所的信徒

謝𤆬治，1917 年成為限地醫周瑞的續絃，婆媳不睦，常遭婆婆挖苦責罵，謝𤆬治

有一次忍無可忍決定離家出走，她回憶當時提著行李，站在車站月臺上，滿腦子

想著她可以去醫院找工作養活自己，127 有謀生用的助產婦資格，故有離家獨立的

可能。1907 年第 1 回助產婦講習所畢業的李招治，她的境遇或許更能表明，對女

性而言，職業比起婚姻更能倚靠。 

現在對於李招治的認識，主要來自其愛人黃旺成 1927 年後的日記和相關的

訪談紀錄，出自第三者的描寫，缺乏當事人的真實聲音。不過，黃旺成的日記，

屬於日日不斷、長期且記事詳盡的文字類型，李招治又是他關心的書寫對象，比

起個人的口述訪談或自傳，日記對於日期、地點、發生過程以及當下的反應情緒

 
123 〈諸羅特訊 產婦救護〉，《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15 日，第 4 版。 
124 〈嘉義 創產婆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9 月 27 日，第 8 版。 
125 陳淑悅，〈陳儀惠長老家族信仰傳承〉，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26 劉士永，〈近代臺灣助產制度與《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的研究價值〉，頁 11-12。 
127 周維新等編著，《限地醫生：周瑞醫師傳記》，頁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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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細節，反而可能更為翔實記錄，正如李毓嵐的評論「在女性自主書寫較為貧乏

的日治時期，男性日記亦是珍貴的婦女史資料。」128 李招治是大稻埕教會牧師李

壬水和吳玉的女兒，有姊李金英、弟李天來、妹李勤和李謹。129 出生於 1889 年，

1906 年與李金英一起進入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1907 年畢業考試的成績與偕

瑪連同為滿分。雖然滿分，不過她沒有如同李金英一般出外開業，而是繼續念書，

1911 年 3 月從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畢業。130 晚李昭治一屆畢

業的詹金枝，也是先入助產婦講習所，再入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131 未婚

的身分對她們以助產為業應有所不便，產家不一定信任未曾生育過的女性來助

產，而她們的原生家庭，看來也只將助產婦講習所視為讓女兒進修的管道之一，

所以讀完助產婦講習所之後，再去念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沒有要她們助

產開業的需求。1913-1915 年間，李招治為新竹公學校雇員，教學生編織等手藝

課程，132 月給 5 圓，時黃旺成為新竹公學校訓導。133 1915 年 4 月李招治辭職，

與新埔醫師詹並茂結婚，二人育有詹德聰、詹德明、詹德睿、詹德知 4 子，134 另

有詹完妹等養女。135 

詹並茂約在 1927 年過世，死後詹家的經濟狀況變差，妻李招治、妾鍾受音

都出來工作賺錢，李招治所受的助產婦訓練，廿年後才派上用場，並在此時與黃

旺成重逢相戀；136 詹並茂之妾鍾受音也是基督徒，1897 年生，父親是著名的客

 
128 李毓嵐，〈丈夫日記中的妻子與情人：以楊水心、林玉盞、李招治為例〉，《興大人文學報》（臺中）65

（2020 年 9 月），頁 106-115。 
129 黃旺成的日記中，常記載李招治與吳玉、李金英、李天來等人的長期往來，且皆以母和兄弟姊妹稱之，

可見得李招治與他們確實是一家人。但在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的李天來資料中，收錄他在大稻埕教會的

成人姓名簿紀錄，有吳玉、李天來、李天來之妻周春、李天來之女真真、李金英、李勤和李謹等人的

領洗紀錄，卻沒有李招治。根據當時的收養風氣猜測，李招治有可能是李壬水與吳玉的養女，暫錄於

此，望他日能找到李招治的正確系譜。〈李天來（大稻埕姓名簿）〉，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30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一覽 大正六年》（臺北：該校，1917），頁 270。 
131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一覽 大正六年》，頁 271。 
13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一九一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

義：國立中正大學，2008），5 月 2 日，頁 215。 
133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22 年 6 月 29 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 
13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

1 月 5 日，註 9，頁 7。 
135 詹完妹，適潘錦淮，女兒是著名的客家詩人杜潘芳格。張孝慧，〈論杜潘芳格的基督信仰與詩歌創作〉，

《全球客家研究》（新竹）13（2019 年 11 月），頁 39-40。 
136 關於黃旺成與李招治的戀愛經過與感情發展，可以參考李毓嵐，〈丈夫日記中的妻子與情人：以楊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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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傳道鍾亞妹，137 鍾謙順之姊，1912 年畢業自淡水女學校，138 更巧的是，她也

是新式產婆，1931 年後居竹南開業。139 李招治先在新埔一帶當產婆，並與新竹公

學校的前同事恢復聯絡，1927 年的 12 月其身影「十餘年前的女同僚李氏招治」140 

再度出現在黃旺成的日記中。1929 年 6 月李招治擔任新竹州衛生課舉辦的產婆

講習會翻譯，三天講習會的目的即是為了快速訓練限地產婆，李招治的大媳婦素

梅、黃旺成的妻子林玉盞皆去參加，並領回證書。141 李招治後來帶著小兒子詹德

知搬到新竹租屋，她在新竹的人脈和參與的官方活動，對其助產業極為有助，新

竹友人姚明、張傑、張忠等都曾請她助產，142 黃旺成 1931 年出世的么子黃繼文

也是由她接生。143 建立在地人脈，對產婆而言，是關乎成敗的大事，例如產婆彭

錫妹，1941 年在新竹掛牌開業，因無地緣關係，一開始生意不佳，直到擔任樹林

頭保健組合的囑託產婦，與當地社會熟悉之後，生意才逐漸穩定。144 

1930 年 6 月，李招治動過赴南洋的念頭，145 應該是其弟李天來欲在同年 8

月前往北婆羅洲首府山打根開設個人醫院，146 邀李招治前往的緣故。李天來早在

1922 年即舉家前往北婆羅洲久原農園的斗湖病院工作，當時另一個姊姊李金英也

同去，147 李金英與李招治，都是臺北醫院第 1 回助產婦講習生，可見新式助產術

 
林玉盞、李招治為例〉，頁 106-115。 

137 張孝慧，〈論杜潘芳格的基督信仰與詩歌創作〉，頁 40-41。 
138 蔡信重在其自傳《八十生涯見証》中，有摘錄 1912 年淡水女學校的畢業生名單，其中就有鍾受音。蔡信

重，〈家母的信仰與教育〉，《八十生涯見証》（1999），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39 林修澈總編纂，《重修竹南鎮志：卷一〈正文卷〉》（苗栗：竹南鎮公所，2018），頁 1227。 
140 12 月 18 日，李招治與黃旺成、張傑、吳廷輝等人去關西參觀炭礦，回程時在新埔家中辦宴招待一行。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12 月 18 日，頁 410。新竹公學校的臺籍教師，後組成新竹青年會，成員包含黃旺成、張式穀、張傳、張

傑、鄭元璧、曾瑞堯等新竹地區的知識分子，從 1927 年 12 月起，黃旺成日記中開始出現李招治參與青

年會聚會的多次紀錄。 
14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六）一九二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

6 月 5 日，頁 201。 
142 姚明請她為媳婦助產，張傑則請她為妻妹看腹。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八）一九

三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12 月 24 日，頁 414。 
14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六）一九二九年》，10 月 28 日，頁 366。 
144 鍾淑姬，《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臺灣（新竹）助產士的歷史研究（1920-1970）》，頁 22。 
14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七）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

6 月 24 日，頁 268。 
146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頁 400。 
147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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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南洋地區亟需的醫療項目，臺灣新式產婆因而有赴南洋發展的機會，不過李

招治後來決定不去。148 1933 年至 1936 年 4 月，李招治在新竹州市立北辰醫院當

保健婦，月給 38 圓，149 市立醫院的保健婦工作，包含接生、預防注射等，「（李

招治）謂今午腦炎預防注射，因之大感疲倦云。」150 此外，黃旺成三子黃繼舜當

時罹患喉結核，李招治除常來黃家為繼舜送藥打針外，「芳（李招治）十一時頃因

為貧者收生，為舜攜一胎盤來。」151 還曾利用工作之便取得胎盤，給繼舜入藥治

療。關於李招治在北辰醫院的工作，黃旺成曾感嘆「她為經濟所迫，就職北辰，

日夜勤勞，身心俱疲，大丈夫不能庇護一弱女人，予慚愧矣！」152 點出李招治為

經濟所迫，不能不工作的情況。1936 年李招治一被北辰醫院免職，姊李金英即去

信勸她再嫁，因為相親對象是醫師，且願提供其子學費 2,000 圓，153 可見李招治

既要養家，也要栽培兒子，經濟壓力沉重，黃旺成曾為其預算家費，推估她母子

一年約需 300 圓費用。154 

李招治沒有再嫁，選擇自行掛牌開業。她身體羸弱，因接生失眠而有各種毛

病，白天時間經常臥床休息，黃旺成寫道： 

（李招治）半臥坐外庭，似雨打梨花，憔悴難堪，據云吐瀉之後續發裏急

外重，服黑藥粉，腰痛漸減，蓋以她之弱質，更為職業上每常失眠，不大

利於養生，日常動作以及資［滋］養吸收，要加倍用心方可。155 
 

14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七）一九三〇年》，7 月 21 日，頁 301。 
149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22 年 6 月 29 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 
15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3 月 25 日，頁 112。 
15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4 月 5 日，頁 123。關於李招治攜回胎

盤，以治療黃繼舜之肺病一事。胎盤，又稱為紫河車、人胞或胞衣，中醫認為是一種幫助補益氣血、滋

補肺臟、養顏益壽之藥材。今因其取得方式恐有違反人倫疑慮，臺灣或中國的官方中醫藥典資料庫均已

不再收錄。推測李招治應該知道胎盤功用的中醫（或民間）說法，所以藉助產之便取回。從她雖然是受

西醫訓練出身的新式產婆，但仍會採取傳統療法的行為來看，或許正好反映她身處的新舊交替時代，舊

式作法仍會影響她的決定和判斷。參考〈自古相傳胎盤滋補 醫院防竊保管嚴密〉，《聯合報》，1975 年

11 月 25 日，第 3 版。 
15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九）一九三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

9 月 7 日，頁 328。 
15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二）一九三六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

5 月 13 日，頁 187。 
15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九）一九三三年》，5 月 24 日，頁 173。 
155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43 年 8 月 6 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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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三者角度觀察到產婆一職的辛勞。李招治也曾在助產後回程的路上，因夜黑

被電線絆倒，跌得鼻青臉腫。156 產婆工作因需四處奔波，且常在夜間急赴產家，

屢見職業傷害，李秀賢就是因為助產後，坐轎回程途中於橋上摔落，傷勢沉重之

際祈禱願為主做工得醫治，而做出辭產婆入神學院的決定。157 另一名基督徒產婆

潘瑞姑，1917 年 4 月方自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畢業，結果 9 月出門助產時，不

慎為隨身攜帶助產消毒用的石碳酸灼傷，中毒去世。158 

不過，黃旺成對李招治的工作，不光是憐惜，有時夾雜疑慮。李招治有一次

助產時，等待過程中睡在產婦身旁，黃旺成「聞其昨夜睡產婦家，心憐其職業之

苦，而戲問其夫亦同睡否，未免唐突愛人。」159 另外，李招治在北辰醫院擔任保

健婦時期，有一回在寓所為人注射，黃旺成看到後發怒叱責「遇她為人打針，覺

得她身上大減光輝，予之潔癖受刺激很大。」160 不管是戲言或怒言，多少都透漏

黃旺成的不滿。疑慮和不滿，想必與李招治的工作難以嚴守男女之防有關，這也

代表當時社會中部分菁英男性對新式產婆的成見。助產雖然辛苦又有風險，有時

還莫名遭受愛人批評，不過，工作會有實際的回報。李招治的助產生意越來越興

隆，收入豐厚，讓她無須再嫁就能解決經濟壓力。1938 年全年收入是 1,260 圓；161 

1941 年是 1,300 圓，1940 年則是 1,600 圓。162 遠遠超過 1933 年黃旺成為其估計

一年 300 圓家費所需。1941 年黃旺成統計出黃家全年的家庭費用是一千六百餘

圓，預估隔年要縮減至 1,200 圓，163 當時他需撫養繼母、妻子、女兒、么兒、孫

女等 6、7 人。對照之下，可以知道李招治一人一年的收入，足抵黃旺成一家全年

的家費，展現她不輸菁英男性的謀生能力。從黃旺成的日記中，可以充分了解李

招治從事產婆一職的原因、優缺點、收入和工作內容等。還能看到李招治趁助產

之便，將產婦胎盤取回以做藥引的行為，以及黃旺成對新式產婆職業的複雜心思，

這些行為和心思，未曾見於其他相關史料，反映日記史料的獨特性質――私密卻

又重要。 
 

156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42 年 11 月 26 日（未刊稿）。 
157 黃李秀賢，《黃李秀賢回憶錄》（1997），頁 8-17，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58 論川，〈潘瑞姑小傳〉，《臺灣教會報》391（1917 年 10 月），頁 12。 
15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九）一九三三年》，3 月 13 日，頁 92。 
16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3 月 21 日，頁 107。 
161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39 年 1 月 1 日（未刊稿）。 
162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42 年 1 月 1 日（未刊稿）。 
163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42 年 1 月 3 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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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則教會報廣告呈現的現象 

串連起李秀賢和李招治等人的故事，就能明白日治中後期的新式產婆「因為

有政府發給的執照，成為專業人士，又因為是日治時期少數女性的專屬職業，執

業收入不差，可改善家庭經濟，社會地位更加提升。」164 1930 年的《臺灣民報》，

更稱產婆是「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165 讓 20 歲的年輕女子李秀賢，和近 40 歲

的寡婦李招治，有獨立謀生的條件，以及自由做決定的空間――李秀賢照自己的

意志決定要當牧師，李招治則照自己的意志決定感情歸宿。 

從助產婦時期就參與其中的基督徒女性，一定更早就從職業經驗中，體會箇

中優勢，在基督徒群體中因而產生兩個比較突出的現象，可從教會報的廣告欄一

探端倪。166 一是從 1924 年後的產婆試驗合格名單中，可以找到不少助產婦的女

兒也來考產婆執照，像是第 2 回助產婦講習所畢業的張文理，1910 年與臺南三井 

 

圖一 教會報紙上的產婆廣告 

資料來源：《臺灣教會公報》640（1938 年 7 月），

頁 32。 

 

圖二 教會報紙上的醫院廣告 

資料來源：《臺灣教會公報》628（1937 年 7 月），

頁 33。 

 
164 鍾淑姬，《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臺灣（新竹）助產士的歷史研究（1920-1970）》，頁 100。 
165 〈臺灣各界的職業婦人介紹（五）助人生產的產婆 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臺灣民報》298（1930 年 1

月 29 日），頁 7。 
166 據游鑑明的研究，1928-1931 年間，《臺灣民報》和《臺灣新民報》共有 9 則產婆廣告，顯示此時的產婆，

也會運用廣告宣傳，增加生意。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產婆〉，頁 78。教會報上的產婆廣告，想來也

具宣傳目的，不過，教會報因其性質，多在信徒之間流傳閱讀，宣傳效果可能不如一般報紙。信徒在教

會報上刊登廣告的目的，推測應是資助報紙營運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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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7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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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院廣告

資料來源：

《臺灣教會公報》628
（1937年 7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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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行員吳承宗結婚，167 婚後育有 1 兒 1 女，吳承宗早逝，張文理以助產養家，

女兒吳嫣子在 1937 年產婆試驗合格。168 母女二人共同開業，在教會報上登廣告，

如圖一。第 4 回助產婦講習所畢業生程裕，與傳道阮韞玉之長女阮珠美，1926 年

4 月通過產婆試驗。169 助產婦高亞美有兩個養女，一個是陳信貞，原本是吳蜜與

蔡三喜之女，後給陳春生與高亞美收養，所以陳信貞的生母和養母都是助產婦，170 

陳信貞雖然後來以鋼琴家聞名，但她在 1927 年 4 月 16 歲時即通過產婆試驗。171 

高亞美另一個養女陳哖，則在 1927 年 10 月通過試驗。172 1915 年 5 月來助產婦

例會報告「陣痛微弱之一例」的陳蜂密，丈夫是牧師石安慎，長女石瑟琴、四女

石邦香也都是產婆。173 擔任助產婦的母親，培養出當新式產婆的女兒，產婆職業

代間相傳的現象，顯現在長老教會的女信徒身上。女承母業的原因，因人而異，

像是信徒黃陳梅麗，因父親驟逝，不捨擔任產婆的母親吳來好獨撐家計，高等科

畢業之後遂跟隨母親腳步，選擇比較了解的助產業，成為產婆。174 女兒輩的新式

產婆，須公學校畢業，再自費去公私立的產婆講習所讀書，通過競爭激烈的產婆

試驗後才能得到執照，與她們的母親輩，基本上只要有意願，即可進入助產婦講

習所公費學習的情況相比，新式產婆資格的取得益加困難。她們的原生家庭，對

新式產婆的看法和期許也更為提高。像新式產婆潘林月英，父親林火是豐原長老

教會的信徒，林火看到教會中的產婆做得很好，遂鼓勵林月英在公學校畢業後去

念臺中產婆講習所，他認為女孩子當產婆，既有照顧子女的衛生常識，又能工作

賺錢，「又衛生，又能顧厝」，175 代表當時信徒父母的想法，不再只是女兒婚前的

過渡教育而已。 
 

167 〈赤崁春帆 舉行婚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2 月 24 日，第 4 版。 
168 〈產婆試驗の合格者〉，《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12 月 14 日，第 5 版。 
169 「產婆試驗合格者」（1926 年 4 月 27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787 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

藏號：0071023787a009。 
170 詹懷德，〈鋼琴家陳信貞的故事〉，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71 「產婆試驗合格者」（1927 年 4 月 28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91 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

號：0071030091a006。 
172 「產婆試驗合格者」（1927 年 10 月 26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29 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

藏號：0071030229a006。 
173 〈石安慎牧師〉，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74 黃陳梅麗出身信徒家庭，父親陳來成、母親吳來好皆為長老教會信徒，後在親戚的帶領下，1935 年黃陳

梅麗與母親一起改宗真耶穌教會。徐美琪，〈婦心與婦信：助產士『黃陳梅麗』生命史研究〉，頁 33。 
175 宋錦秀，〈潘林月英女士口述訪談彙編〉，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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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在信徒群體常見的現象，是醫師丈夫與產婆妻子，以及傳道人丈夫與

產婆妻子的婚配形式，組成丈夫與妻子雙方都有正式職業的家庭。第一種醫師與

產婆的婚配形式，可以看到女方不一定都會執業，例如詹並茂與李招治，或高再

祝與許美等，女方雖擁有產婆資格，但由男方一肩扛起家庭經濟。若是實際執業

者，通常是協助醫師丈夫的事業，在丈夫的診所掛名，共同開業，像是圖二岡山

瑞安醫院的醫師周瑞與產婆謝𤆬治夫妻。或是第 3 回助產婦講習所畢業生莊阿

四，其悼念小傳中提到她 19 歲與醫師洪金江結婚，「她跟金江先生結婚時，家庭

是真貧困，洗衣、煮飯、做產婆、料理家庭一切。」176 西螺大成醫院的醫師林一

鹿，其妻吳烏美（1891-1939），1902 年入長老教女學，1911 年入臺北醫院助產婦

講習所，隔年畢業，1913 年與林一鹿結婚，「從此之後，一面開業助產，一面幫

贊丈夫醫務調劑的事。」177 東港的醫師李達莊，妻子洪換（1894-1970），東港信

徒洪老義之女，1911 年長老教女學畢業，1914 年入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1919

年結婚，婚後協助達莊醫院工作並開業助產。178 民眾至其診所，可以看診，也可

以找產婆接生。 

另一種則是嫁給教會傳道或牧師的女信徒，由於傳道人薪資微薄，許多傳道

娘、牧師娘為了幫助家庭經濟，栽培子女讀書，婚後努力考取執照成為產婆。程

裕與阮韞玉育有 3 男 4 女，單憑傳道的薪水捉襟見肘，宗譜敘述「（阮韞玉）以

其篤實之信仰，堅毅不拔之精神，與妻助產學校畢業後開業所得，互助共勉，同

臻佳境。」179 他們的生活能漸入佳境，子女皆受教育，主要來自程裕的產婆所得，

她在清水 18 年間大約接生了 12 萬名嬰兒，是相當出名的產婆，地方上的人都很

尊敬信任她。180 鄭蒼國牧師娘李秋蘭（1900-1999），1924 年結婚，1933 年通過

產婆試驗，181 從事助產，1937 年 3 月她從宜蘭坐 1 小時火車趕到頭城，為傳道

胡文池難產的妻子葉寶玉接生，救回母子二人。後來李秋蘭建議葉寶玉也去考產

 
176 安貧生，〈中中通信 肖念莊氏阿四執事〉，《臺灣教會公報》666（1940 年 9 月），頁 13-14。 
177 梁秀德，〈嘉中通信 故林吳氏烏美的履歷〉，《臺灣教會公報》650（1939 年 5 月），頁 16-17。 
178 〈李達莊醫師娘洪換（1894-1970）〉，《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 1872-1972》（1972），引自「賴永

祥長老史料庫」。 
179 〈阮韞玉（烏瓊）裔簡述〉，《阮氏宗譜》（1977），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80 無寫名，〈人事 別世〉，《臺灣教會公報》622（1937 年 1 月），頁 20。 
181 「產婆試驗」（1933 年 2 月 28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747 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

0071031747a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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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1940 年葉寶玉產婆試驗合格，182 胡文池清楚表明當時傳道人妻子考產婆的

原因和影響： 

鄭牧師及牧師娘曾經體驗過傳道師生活的清苦，所以鼓勵內人要讀產婆

學，當助產士來幫助家計。因她的指導內人才買來二本助產學，在家苦讀。

因看上主幫助，竟然考上助產士。自此以後不但我們的生活改善，也使八

個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183 

李秀賢 1936 年 6 月與丈夫黃主義至霧峰教會傳道，黃主義的月俸 18 圓，再加 2

圓的取水工錢，只有 20 圓，可是他們的日常物資充裕，餐餐都有水果可食，黃主

義很好奇李秀賢的持家之道，李秀賢僅答說上帝賞賜，沒說其實出自她婚前當產

婆時買的田地之田租補貼。184 不論是婚前或婚後當產婆，產婆一職的所得收入，

都徹底滋潤了傳道人的家庭。 

教會鼓勵信徒彼此婚配，醫師和傳道是男性信徒主要的職業選項，而新式產婆

是女性信徒早期接觸且有意願投入的職業之一，所以不論醫師與產婆，或是傳道與

產婆的夫妻組合，在日治時期均不勝枚舉。研究指出，日治時期新式產婆的配偶，

以中上階層的社會菁英居多，原因與產婆的專業形象與工作能力有關，185 因此擁

有產婆身分的女性，婚姻對象的選擇權也跟著提升。186 若能加入信徒群體的通婚

習性與人際網絡因素，應該更能完整補充新式產婆的婚姻現象。比起醫師家庭，新

式產婆一職對傳道家庭影響更大，助產的收入既能改善生活，又能栽培孩子，傳道

人的妻子去當產婆，看似兩全其美，只不過，教會內部也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 

（三）教會的立場：助產宣教到勿礙宣教 

1931 年，牧師王守勇（1900-1972）在教會報發表〈婦人的福音〉，文中提到

朱約安姑娘助產宣教的功勞，鼓勵臺灣女信徒效法： 

 
182 「產婆試驗合格者」（1940 年 5 月 30 日），〈昭和 15 年 5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3898 期〉，《臺灣總督府(官)

報》，典藏號：0071033898a014。 
183 胡文池，《憶往事看神能：胡文池牧師回憶錄》（臺南：人光出版社，1997），頁 25-27。 
184 黃李秀賢，《黃李秀賢回憶錄》（1997），頁 29-30，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85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產婆〉，頁 83。 
186 施淑鈴，〈日治時期臺灣產婆的婚姻與社會參與：以郭陳鸞、蔡黃寬、陳玉霞為中心〉，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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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們的女傳道之中，有幾個懂得這個生產的事，我們不限於只要傳

道理給婦人，實在也要救她們的身軀跟靈魂的方面才足夠。我們所希望的，

就是有助產婦來做女傳道是第一理想，或是女傳道要學朱姑娘的模樣，要

學習助產的學問做要緊……因為女傳道，設使若有助產的工夫來說，她穩

當比媽祖還要靈驗。許多人會歡迎，從這樣要傳道理實在很有機會。187 

依他的說法，是希望能有像朱約安那樣利用助產來傳道的女信徒，若能助產跟傳

道並重，相輔相成是最為理想，就像偕瑪連對自己「助產宣教」的期許。透過助

產接觸女性，藉機傳教，可謂醫療宣教一脈相承的想法與策略，所以晚清到日治

前期，教會鼓勵女信徒投身新式助產。只是，在偕瑪連的時空背景下，她 6 年間

只接生過 20 次，助產業不過聊備一格，即便無法與宣教相輔相成，也不至於互

相衝突。不過，王守勇的文章發表後僅隔 2 年，1933 年 4 月第 2 回的南部大會，

會議的議定事項中有一項即是「牧師娘不能當產婆」。188 報上沒有解釋大會不准

許的原因，但應可推測牧師娘的角色與產婆的工作互相牴觸，導致南部大會做此

決議。1941 年牧師楊世註（1881-1971）的文章〈傳教者的副業〉，或許能夠解答

牴觸之點。 

楊世註在該文以眾人對談的形式，討論 1941 年的傳道者因為物價騰貴，薪

水稀少，而希望妻子是產婆、藥劑師、醫師或幼稚園保母等職業婦女，以補貼家

用不足的普遍想法。但楊世註批評此想法不可行，首先，他說職業婦女不會想嫁

個薪水只有 30 圓的窮傳道。再者，如果是已婚的傳道，想要妻子成為職業婦女，

得先花上一大筆錢讓妻子去讀書考試，還不保證一定考上。重點是他覺得在牧會

過程中，女性的功用有時比男性重要，負擔更多傳教任務，傳道人如果娶職業婦

女，反而會嚴重阻擋傳教事工，以產婆為例： 

某傳教師娘是產婆，主日在教日曜學校，在禮拜彈風琴，忽然人來請拾囡

仔。啊！金錢的魔力真強，有時放著一群的生徒，像羊無牧者；有時讓傳

教者起詩調，勒到脖筋大條，因為風琴沒人彈。189 
 

187 王守勇，〈婦人的福音〉，《臺灣教會公報》555（1931 年 6 月），頁 8。 
188 楊士養，〈南部大會〉，《臺灣教會公報》577（1933 年 4 月），頁 3。 
189 楊世註，〈中中通信 雜談（傳教者的副業）〉，《臺灣教會公報》681（1941 年 12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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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與臨時，是助產工作的常態，產婆出動的快慢，更關乎產婦母子的安危，絕

不只是金錢的魔力使然。只是在楊世註的眼中，擔任產婆的牧師娘因為助產工作，

干擾到星期日應該要教主日學、司琴的任務，就是妨礙傳教。他認為像產婆等職

業，都只是傳道者的「副業」，不應該影響到「主業」，傳道者要以宣教為重，不

能只看利益，不看損害，勉勵傳道者忍得貧寒，子女的教育以國民學校畢業作為

標準就好。190 楊世註是南部教會初代的傳道人，具備信徒罕見的漢文程度，曾任

長老教會臺中中會議長、南部大會議長等職，在教界舉足輕重，191 意見具有代表

性。當時也不只有他抱著此種意見，田中教會的長老許定田（1866-1936），在彰

化一帶熱心佈道，人稱「入教田仔」，其次子許天賜（1906-1982）1931 年起開始

當傳道，媳婦陳秀荔則在婚前 1926 年通過產婆試驗。192 夫妻婚後，曾有役場要

請陳秀荔去當公設產婆，月給近 40 圓，結果許定田認為若去工作會影響傳教，阻

止媳婦任職。193 在許定田或楊世註等晚清出生的老輩信徒眼裡，女信徒，尤其是傳

道人的妻子，從事助產業反而會阻擋宣教，南部大會的決議背景應出自於此。194 

不論是南部大會的禁止決議，或者楊世註等人的觀察批評，恰恰也反映日治

中後期，教會越來越多女信徒成為產婆，越來越多傳道人家庭想以產婆為業的事

實和風氣。在新式助產日益被民眾接受，產婆工作漸增漸忙的狀況下，產婆一職

雖然有益於改善傳道家庭的家計，卻也因此擾亂教會對於傳道夫妻原有的角色安

排，動搖原先對於助產有助宣教的想像。1930 年初王守勇主張助產與傳教互相提

攜的美好願景，1940 年楊世註則看到職業婦女難以兼顧傳教的現實。 

時代的趨勢和走向難以抵擋，縱使老輩的男性牧者不予認同，新輩女信徒追

求專門職業的腳步也無法停下，南部教會的新樓醫院在 1936 年亦成立附屬產婆

講習所，195 跟上這波風潮。助產和宣教，孰輕孰重，教會和信徒家庭形成拉扯，

產生歧見，唯一能確定的是，教會內部對於助產與宣教的想法發生了變化，在此

 
190 楊世註，〈中中通信 雜談（傳教者的副業）〉，頁 16。 
191 賴德明，〈追思我所敬愛的楊世註牧師〉，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92 「產婆試驗合格者」（1926 年 4 月 27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787 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

藏號：0071023787a009。 
193 戴榮旋，〈我所尊敬肖念的師友〉，《臺灣教會公報》915（1963 年 8 月），頁 16。 
194 在此須補充一點，長老教會南部大會 1933 年的這項決議，其效力並不及於北部教會，所以李秋蘭、葉寶

玉等北部教會的牧師娘都還是新式產婆。 
195 無寫名，〈公告 新樓醫院產婆講習所〉，《臺灣教會公報》618（1936 年 9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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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教會已放棄「助產宣教」的樂觀其成，或許轉為希望助產「勿礙宣教」的微

妙態度。 

六、結論 

本文研究基督教與新式產婆的關係，整理分析之後知道晚清基督教二度入臺

傳教後，南部長老教會的女醫和女宣教師，引入新式助產術做為傳教工具，並培

育出幾位本地女信徒繼承其助產技術，如楊儼和潘六下，此時期願意接受新式助

產的產婦家庭，推測多為信徒。1906 年總督府開始培養臺籍助產婦，女信徒因為

教會早有助產宣教的歷史淵源，以及從事西醫藥業的信徒父母背景，比較有機會、

也有意願成為臺灣最早的助產婦。許多基督徒助產婦，如偕瑪連、莊阿淡、高亞

美等人，是推廣所謂「文明助產」的先鋒，經過她們的手接生之案例，經常是難

產情形。她們也長期在助產婦例會報告難產案例與處置方式，一步步為臺灣早期

的婦產醫學累積臨床資料。1923 年後，因社會風氣變化，訓練機構增加等因素，

越來越多女性選擇新式產婆為業，女信徒亦持續投身助產業。透過李秀賢和李招

治的經歷，證明新式產婆的高收入和獨立性，確實能左右扭轉女性的命運，其助

產生意的好壞，跟其他教外產婆相似，取決於接生技術和地緣關係，宗教信仰沒

有特別影響。在基督徒群體中，新式產婆行業出現母女代間相傳的模式，延續長

老教會信徒多從事西醫／護／藥相關行業的特點；信徒夫妻之間，常見醫師與產

婆，或傳道人與產婆的組合模式，對於信徒家庭經濟狀況的提升，極有助益。只

是，隨著越來越多女信徒成為新式產婆，南部長老教會從 1930 年代起，開始注

意助產對宣教事工的「阻礙」，1933 年的南部大會遂決議牧師娘不能當產婆，教

會對於新式助產的想像，從原本期待正向的「助產宣教」漸漸轉變為「勿礙宣教」

即可的消極看法。 

如同研究回顧所述，臺灣新式產婆在歷史和社會學領域，不論是論述架構或

議題選擇，都已累積了豐富成熟的研究成果。本文實則立基於這些研究成果，惟

再從基督宗教的面向，補充論證新式助產與長老教會的關聯性，釐清為何在新式

產婆的名單和紀錄中，能夠找到多位基督徒；另外，本文也嘗試從職業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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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臺灣基督徒的「群像」，從晚清到日治時期的基督徒，基本上呈現關係緊密、

較為封閉的群體性質，群體成員的決策模式深受教會影響，從助產婦到新式產婆，

基督徒女性投身新式助產的演變過程，看得到教會從支持到有所保留的態度變

化。新式產婆之外，牧師楊世註提到的看護婦、幼稚園保母和女醫師等，過去也

都是基督徒女性常見的職業，從職業來研究信徒，應能擴充理解信徒群像。「牧師

娘」、「傳道娘」究竟是一種身分、一個責任還是一份工作？牽涉到像陳秀荔這般

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明明擁有得來不易的新式產婆執照，卻因為是傳道人的妻

子而放棄執業，也牽涉到楊世註所謂只讓子女接受初等教育即可的決定。對於日

治時期的信徒而言，這樣的放棄和決定，來自他們對信仰的嚴肅對待和實踐，當

然也涉及對性別角色的認知，同樣需要更加細微的察辨。196 

研究長老教會信徒的階級翻轉現象時，一直以來著重強調日治時期男性信徒

成為西醫，經由行醫獲取高收入與高地位，進而提升階級、幫助教會自傳的作用。

不過，透過新式產婆的研究，其實可以發現，擔任新式產婆的女信徒，往往才是

傳道人家庭經濟的主力，對信徒家庭的地位翻轉或教會自養，同樣有幫助。日治

時期傳道人的薪資問題，時不時會在教會報上看到討論，傳道人因子女眾多，哀

嘆薪資微薄，甚或轉業的紀錄，比比皆是；清貧忍耐的家庭生活，也是多數傳道

人子女的共同記憶。筆者在閱讀史料時，難免疑惑，既然傳道人的薪水不高，但

教會家庭又有重視教育、栽培子女的風氣，究竟如何應付教育支出，經由此一研

究，方發現許多傳道人的妻子當產婆，其收入解決食指浩繁的現實，提供子女求

學的機會，而且，還撐起丈夫專心傳道、不需轉業的理想。這可能不符合老輩傳

道人的標準，卻是傳道人家庭在傳教與生活之間，相對較好的實際選擇。 

而且，或許超過楊世註等傳道人的想像，基督徒的新式產婆，不僅短期有助

於己身家計的改善，對於教會和外界社會，也曾經長期貢獻付出。自 1990 年設

立的厚生基金會，每年頒布醫療奉獻獎，表彰在臺灣基層角落中，默默付出、濟

世救人的醫療相關人員，在一共 31 回的醫療奉獻獎名單中，擔任產婆、助產士

而獲獎者，計有許陳秀英、劉張換、洪寶帶、郭秋菊、葉寶玉、張新春和周玉英

 
196 其實就算來到二十一世紀，大部分的長老教會，仍然傾向希望牧師娘是「專職牧師娘」而非職業婦女，

即使教會法規沒有明文規定，卻是地方教會聘請牧師的習慣與默契。盧悅文，〈叫一聲「娘」字怎勘？：

長老教會牧師娘的身份認同〉，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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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位，197 當中洪寶帶和胡葉寶玉 2 位，即是本文所指在日治時期考取新式產婆資

格的女信徒。1913 年生的洪寶帶，在高雄橋頭、岡山一帶接生近三萬人，濟貧救

窮，免費為貧困產婦助產，她信仰虔誠，曾描述過信仰與助產工作的結合： 

上帝要我在人生的頭一關和祂同工，所以我相當謹慎並有責任感，囝仔出

世就幫他剪臍帶、洗澡、穿衣服，體驗生命由主創造，而我有份參與在迎

接他們來到世界上，感到十分喜樂，如果遇到難產情形便求聖靈與我同在，

祈禱上帝助我接生之力。198 

倚靠信仰的教導，以謹慎和責任感助產。洪寶帶亦曾任橋頭教會執事、女宣會長

和長老幾十年，服事教會，受教友敬重。胡葉寶玉，即是上述所提牧師胡文池之

妻，她 1940 年獲得產婆資格後，1947 年隨夫移居臺東關山傳教，助產從不計較

費用多寡，接生過無數嬰孩，1961 年受託擔任基督教芥菜種會設立的「瑪莉亞山

地產院」院長，免費為花蓮、臺東原住民婦女接生約五千人。從洪寶帶和胡葉寶

玉的例子可知，一位仁心仁術的基督徒產婆，在助產工作和教會事工上都會盡心

盡力，信仰既是心理的支柱，也會促成對教會的奉獻和對外界社會的付出。女信

徒在家庭、在教會，以及在社會的角色、地位和影響，著實應該得到更多平衡深

入的研究。 

 

 
  

 
197 「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下載日期：2022 年 6 月 29 日，網址：http://www.hwe.org.tw/Html/Index。 
198 〈接生無數 洪寶帶長老獲醫療奉獻獎〉，《臺灣教會公報》2571（2001 年 6 月 10 日），引自「賴永祥

長老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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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助產婦例會199 

集會年月日 報告題目與講者 

1908 年 2 月 23 日之會200 

難產之例：劉氏碧 
六日間之難產：莊氏阿淡 
死產胎兒：偕氏媽連 
難產原因及初生兒之假死：川添正道 
兩臍帶附於卵膜之狀：黃登雲 

1908 年 4 月 26 日之會201 
廈門雜感及初生兒破傷風：楊氏順 
挖破卵膜致難產：偕氏媽連 
胎兒遺傳梅毒原因：黃登雲 

1908 年 6 月 5 日之會202 

幼兒臍帶出血：田代順記203 
橫生且隻臂脫出果能安產否：陳氏阿桃 
實驗人工的胎盤剝離法：李氏金英 
膀胱充盈致遲娩一例：偕媽連 
處世要談：黃登雲 

1909 年 12 月 26 日之會204 
既往二年間助產成績報告：黃登雲 
助產婦 21 名演說關於助產之例 

1910 年 3 月 27 日之會205 

子癲兼雙胎：劉氏碧 
前額位（難產）：李氏阿金 
第二橫位施斷頭術：川添正道 
子癲兼雙胎施鉗子產出術：鄭承奎 
第一前額位（胎兒已死）施穿顱術：鄭承奎 
就產褥早期起立與於子宮後轉屈之關：田代順記 
第二斜徑於鉗子分娩術：偕氏媽連 

1910 年 10 月 30 日之會206 
九個月早產：莊氏阿淡 
普通分娩：劉氏碧 
會陰及陰唇裂創之治療：鄭承基〔奎〕 

 
199 表格中確定是信徒者以粗體字表示。原則上保留報紙所載，所以偕瑪連被寫為階媽連、偕瑪連等，莊

阿淡或被寫作莊淡，蔡純如有時冠夫姓寫為張純如等，均照錄。 
200 〈助產婦會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18 日，第 4 版。 
201 〈紀助產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5 月 8 日，第 2 版。 
202 〈開同窓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6 月 6 日，第 5 版。 
203 田代順記，1910 年時為臺北醫院囑託，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204 這場是臺灣助產婦學會第 1 回大會，規模盛大。〈助產婦と分娩〉，《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2 月 28

日，第 5 版。 
205 〈助產婦例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3 月 24 日，第 5 版。 
206 〈助產婦例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21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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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位：李氏阿金 
前置胎盤：莊氏阿淡 
產褥二三之注意：田代順記 
前額位：李氏阿金 
四個月流產之處置：鄭承奎 
逆產：鄭承奎 
就後產期出血而言：川添正道 

1911 年 5 月 14 日之會207 

臀位分娩：吳氏清葭 
初生兒體溫談：川添正道 
第一橫位之一例：李氏阿金 
關於醫師、產婆與產家：高田醫院長 
萬丹附近的產科狀況：黃登雲 
關於子癲附實驗例：鄭承奎 
九個月雙胎分娩的實驗：李氏阿金 
顏面位分娩之一例：蘇氏金葉 
第一顏面位分娩之一例：黃氏阿屘 
難產數例：劉氏碧 
行胎盤壓出術之際所需注意：鄭承奎 
續發性陣痛微弱症分娩之一例：李氏蛋 
足位（雙胎）分娩之一例：劉氏胚 

1912 年 2 月 4 日之會208 

普通產的處置：江氏阿選 
後產期之注意：潘氏金妹 
產瘤之處治：劉氏九妹 
雙胎妊娠性腎臟炎：魚返順記209 
早期破水一例：劉氏碧 
就新催生藥（比津伊篤林）而言：鄭承奎 
就子癲而言：早田五助210 
本島慣習上坐位分娩之利害:鄭承奎 
初生兒臍帶斷端之處置：魚返順記 
演題未定：莊氏阿淡 
續發性陣痛微弱症一例：偕氏瑪連 
就娠婦產褥婦攝生法言：鄭承奎 

 
207 臺灣助產婦學會第 2 回大會，與會者 70 餘名。〈臺灣助產婦會〉，《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5 月 19 日，

第 2 版。 
208 〈臺灣助產婦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2 月 2 日，第 2 版。 
209 魚返順記，時為臺北醫院囑託，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210 早田五助，1911-1912 年時為臺北醫院囑託，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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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4 月 7 日之會211 

就陣痛催進藥ピツイトリン的價值而言：魚返順記 
演題未定：早田五助 
就初生兒臍帶切斷所需注意：鄭承奎 
橫位分娩之一例：謝氏胚 
鉗子分娩後看護法：偕氏媽連 
就後產期出血而言：魚返順記 
助產婦的德行：鄭承奎 
腹帶的效用：江氏阿選 
流產的處置：劉氏碧 
初生兒假死救護法二三注意：鄭承奎 

1912 年 5 月 12 日之會212 

有心臟病婦人分娩時之二三注意：魚返順記 
助產時消毒法之注意：鄭承奎 
前置胎盤之一例：偕氏媽連 
導尿之必要：李氏蛋 
就妊婦腳氣症而言：魚返順記 
於前置胎盤施足位分娩之一例：鄭承奎 
七個月小產之治法：劉氏碧 
演題未定：莊氏阿淡 

1912 年 8 月 25 日之會213 

胎盤牽著之一例：戴氏悅 
陣痛微弱分娩之一例：莊氏阿淡 
雙膣雙子宮分娩之一例：偕氏媽連 
過大兒分娩之一例：劉氏碧 
演題未定：劉氏阿恩 
葡萄狀鬼胎分娩之一例：簡氏緞 
於双膣双子宮施鉗子手術而言：鄭承奎 
全前置胎盤之一例：魚返順記 
橫位分娩致子宮破裂症之供覽：魚返順記 
後產期之處置：謝氏脴 
就子宮癌之利害預防法及婦人妊孕上之注意件而言：鄭承奎 
初生兒體溫論：早田五助 

1912 年 11 月 17 日之會214 

本島人間產科思想並期普及之必要：魚返順記 
臀位分娩（逆產）一例：偕氏媽連 
子癇分娩一例：莊氏阿淡 
就淋病對妊孕之影響而言：鄭承奎 

 
211 〈助產婦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4 月 3 日，第 2 版。 
212 〈助產婦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5 月 10 日，第 6 版。 
213 〈助產婦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8 月 20 日，第 6 版。 
214 〈助產婦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1 月 14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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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痛微弱症分娩一例：劉氏阿恩 
過大兒頭（死兒）分娩一例：偕氏媽連 
橫產施斷頭術一例：鄭承奎 
演題未定：戴氏悅 

1913 年 3 月 9 日之會215 

過大兒頭分娩之一例：偕氏媽連 
陣痛微弱分娩之一例：陳氏俖 
妊娠（懷胎）分娩（臨盆）產褥（月內）中之養生法而言：

鄭承奎 
前頸位一例：劉氏碧 
後產期處置之注意：方瑞璧 
早期破水一例：莊氏阿淡 
九個月早產一例：戴氏悅 
後產期出血二三之注意：魚返順記 
初生兒之養育法：鄭承奎 
產褥攝生追補：魚返順記 
演題未定：簡氏緞 
陣痛微弱分娩一例：李氏蛋 

1913 年 5 月 18 日之會216 

早期破水一例：莊氏阿淡 
初生兒假死一例：戴氏悅 
內地旅行中所感：階氏馬連 
關於產褥子宮弛緩症：方瑞璧 
妊娠患者浮腫之注意：方瑞璧 
全前置胎盤分娩催生實驗：魚返順記 
妊娠腳氣分娩時之二三注意：魚返順記 

1913 年 8 月 31 日之會217 

臍帶之處置法：川添正道 
論陣痛微弱：早田五助 
以機械分娩後之產婦處置法並余之意見：方瑞璧 
狹窄骨盤之一例：莊氏琴 
開口期陣痛微弱之一例：諭〔謝〕氏俖 
排臨期陣痛微弱之一例：階氏馬連 
早期破水之一例：莊氏淡 

1913 年 9 月 28 日之會218 
助產婦學叢談：川添正道 
就陣痛微弱而言：早田五助 
戒濫用遇禮螺屢氏之法：方瑞璧 

 
215 〈助產婦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3 月 6 日，第 6 版。 
216 〈助產婦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5 月 18 日，第 6 版。 
217 〈助產婦同窓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8 月 31 日，第 6 版。 
218 〈助產婦月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9 月 27 日，第 6 版。 



日治時期新式產婆與基督教的關係 129 

 

流產一例：戴氏悅 
陣痛微弱一例：謝氏脴 
橫位分娩一例：莊氏淡 
開口期陣痛微弱一例：階馬連 

1914 年 6 月 28 日之會219 

就臍帶斷端處置而言：川添正道 
分娩時出血處置：川添正道 
由外診關於子宮口擴大測定：早田五助 
由臍帶真結節生早期胎兒死亡：鳥越巍220 
畸形兒先天性梅毒合算：吳氏清葭 
惡性雙胎一例：吳氏清葭 
前置胎盤兼前頭位起子癇一例：吳氏清葭 
就膣狹窄人工流產而言：楊氏梅 
遭際分娩各胎位統計：偕媽連 
分娩僅露出顏面出生兒強度假死：吳氏密 
橫位之於民間療法及文明處置法：高氏亞美 
開業後遭遇之子癇統計：莊氏阿淡 
就二三實驗例而言：張氏純如 
開口期陣痛微弱一例：陳氏玉柳 
就產褥熱而言：方瑞璧 
對本島人助產婦思想：方瑞璧 

1915 年 4 月 25 日之會221 

關於子宮筋腫：迎諧222 
關於羊膜水腫：早田五助 
產出期注意：羽牟群二223 
妊娠後半期注意：鳥越巍 
顏面位回轉術：方瑞璧 
臀位一例：莊氏淡 
陣痛微弱一例：戴氏悅 
橫位一例：高氏亞美 
破水遲延一例：陳氏莽 
二三實驗：李氏快224 

1915 年 5 月 30 日之會225 產褥熱之預防法：早田五助 

 
219 助產婦大會兼川添正道送別會。〈助產婦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6 月 27 日，第 6 版。 
220 鳥越巍，1913-1917 年為臺北醫院醫師、醫官補，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221 〈助產婦月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4 月 24 日，第 6 版。 
222 迎諧，1915 年時為臺北醫院產婦人科醫長，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223 羽牟群二，1915 年時為臺北醫院醫官補，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224 李快，可以在教會報上看到她 1917 年前後認真參與聖經的通信教授，且讀過長老教女學，故推定是教

徒。無寫名，〈講究聖書〉，《府城教會報》383（1917 年 2 月），頁 3。 
225 〈助產婦同窓會〉，《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5 月 30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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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位之一例：劉氏碧 
子宮弛緩症：鳥越巍 
流產之一例：莊氏淡 
子宮筋腫之繼續：迎諧 
陣痛微弱之一例：陳氏蜂密 
關於胎盤早期剝離：羽牟群二 
過熱胎兒之一例：高氏亞美 
助產上諸缺點注意：方瑞璧 

1915 年 12 月 5 日之會226 

對於狹窄骨盤施分娩法之實驗談：迎諧 
關於助產婦職務上法規：羽牟群二 
就遺傳梅毒說之：早田五助 
就子宮筋腫之分娩說之：方瑞璧 
開口期陣痛微弱之一例：戴氏悅 
內地旅行談：莊氏淡 
後產遲延之一例：吳氏蜜 
陣痛微弱之一例：謝氏俖 
四十歲初產婦分娩之一例：劉氏碧 
橫位之一例：陳氏玉柳 
陣痛微弱之一例：吳氏富 
東京御大典之狀況：偕馬連 
兩三之實驗例：陳氏罔 
假死胎兒之一例：廖氏凉 
子癇之一例：李氏閔 

1916 年 12 月 3 日之會227 

產褥及子宮脫：迎諧 
未定：早田五助 
陣痛微弱：鳥越巍 
未定：羽牟群二 
早期破水之一例：莊氏淡 
陣痛微弱一例：劉氏碧 
後產遲延一例：戴氏悅 
初生兒高度假死例：階馬連 
胎盤早期剝離一例：吳氏密 
羊水過多一例：謝氏脴 
助產中之注意：方瑞璧 

1917 年 5 月 6 日之會228 就分娩時出血：高敬遠 

 
226 〈助產婦同窓會〉，《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 
227 〈助產婦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12 月 3 日，第 6 版。 
228 助產婦大會，赴會者 80 餘名。〈助產婦同窓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5 月 7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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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業中之助產婦所宜注意：方瑞璧 
就子宮癌：早田五助 
未開時代之產褥熱：迎諧 
橫住及臍帶纏絡：楊氏梅 
胎兒假死：楊氏梅 
橫位三面：黃氏阿屘 
順產與難產：楊陳氏罔 
顏面位處置之一例：高氏阿美 
子癇：吳氏密 
產面位臀位橫等難產之實驗：黃氏密 
子癇：林氏莽 
葡萄狀鬼胎後發生可懼之腫瘍：迎諧 
開口期陣痛微弱：張氏純如 
排出期陣痛微弱：施潘氏蚋吓 
後產期：吳胡氏娥 
二三實驗：莊氏淡 
施於子癇之帝王切開術：早田五助 
喇叭管妊娠之簡易診斷：迎諧 

1917 年 12 月 9 日之會229 

就妊娠腎臟炎：高敬遠 
就分娩後出血：坂部茂230 
助產婦須知防腐消毒法：早田五助 
顏面位分娩：迎諧 
子宮脫與會陰破裂關係：迎諧 
南洋助產觀：鄭承奎 
助產婦 6 名各說所經驗一二例 

1920 年 2 月 22 日之會231 

就會陰保護法：早田五助 
中心性會陰破裂之一例：福永金太232 
就箝頓性妊娠子宮後屈症：高敬遠 
腹腔內妊娠之活：迎諧 
脂胞形成之標本供覽：早田五助 
妊婦精神的攝生法：迎諧 
遷延性橫為注意事項：高敬遠 
就顏面位分娩：楊氏梅 
就初生兒橫死：高氏亞美 

 
229 〈助產婦同窓會況〉，《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12 月 11 日，第 6 版。 
230 坂部茂，1918 年時是臺北醫院雇員，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231 助產婦大會兼迎諧送別會，赴會者 60 餘名。〈助產婦同窓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2 月 25 日，

第 6 版。 
232 福永金太，1920 年時是臺北醫院醫官補，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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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橫位分娩：吳氏絨 
分娩前出血之一例：林氏莽 
腦水腫分娩之一例：蔡氏純如 

1920 年 6 月 6 日之會233 

助產婦須知之消毒清潔法：張文伴 
產褥熱：高敬遠 
分娩時外診之效力程度：早田五助 
初生兒眼炎預防法：福永金太 
腦水寫真供覽：早田五助 
子宮內飜兼脫出症寫真供覽：高敬遠 
無頭兒分娩：楊氏梅 
不全足位分娩之一例：李氏蛋 
頭蓋位分娩：謝氏脴 
陣痛微弱：林氏莽 
雙胎分娩：賴氏金英 

1922 年 2 月 12 日之會234 

產褥攝生：鶴田喜代馬235 
胎兒男女判斷：早田五助 
想像妊娠：福永金太 
橫位分娩前置胎盤及助產婦注意：高敬遠 
腹腔妊娠中兒：張文伴 
頭蓋位上肢脫出：蔡氏純如 
幸帽之一例：偕氏媽連 
頭體重複分娩：吳氏玉燕 

1922 年 12 月 17 日之會236 

女性不妊症：早田五助 
臨產時子宮大出血：迎諧 
就難產助產婦之心得：高敬遠 
胎兒產後出血：張文伴 
會員數名，各談經驗 

 
  

 
233 助產婦大會兼高敬遠送別會，會員出席者 60 餘名。〈助產婦同窓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6

月 8 日，第 6 版。 
234 〈助產婦同窓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14 日，第 6 版。 
235 鶴田喜代馬，1922 年時是臺北醫院醫官補，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236 〈助產婦同窓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2 月 20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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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idwife and Christianity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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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wifery and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he impact of female Christians 
taking up midwifery on the Church, their family and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specific occupation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Japanese rule, female Christians who learnt about modern midwifery through 
foreign female doctors, female missionaries, and church clinics became pioneers of 
modern midwifery in Taiwan. In 1906, Taiwan Sōtokufu launched midwifery 
workshops to train Taiwanese midwives. The church encouraged female believers to 
undergo the training, thus explaining why many early Taiwanese midwives came from 
Christian families. Besides being the earliest local midwives, they also shared the 
experience of birth delivery, and helped medical professionals accumulate knowledge 
about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After 1923, modern midwifery gradually became 
accepted by society. This high-income profession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personal 
independence of female believers, but also improved the family income of missionaries. 
As 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s of Li Zhao-zhi and Li Xiu-xian, it was common among 
believers for mother and daughter both becoming midwives, as well as marriages 
between “doctor and midwife” or “missionary and midwife,” showing that midwifery 
had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areer options for female believers. However, from the 
1930s onwards, churches in the south questioned whether the pastor’s wife could serve 
as a midwife or not. The church’s attitud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ctively encouraging 
female believers to take up “midwifery mission” to worrying that the female believers’ 
profession would hinder their missionary work. Female pastors had faced a dilemma 
between missionary work and personal career since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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